
		
			[image: 1.png]
		

	
		
			
				[image: ]
			

		

		
			猫头鹰书房

			有些书套着严肃的学术外衣，但内容平易近人，非常好读；有些书讨论近乎冷僻的主题，其实意蕴深远，充满阅读的乐趣；还有些书大家时时挂在嘴边，但我们却从未看过……

			如果没有人推荐、提醒、出版，这些散发着智慧光芒的杰作，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错失────因此我们有了猫头鹰书房，作为这些书安身立命的家，也作为我们智性活动的主题乐园。

			猫头鹰书房────智者在此垂钓

		

	
		
			凡例

			‧为便於分别，狭义基督教以新教称之，书里的基督宗教指的是广义的基督教，包含天主教、新教及东正教。

			‧所有《圣经》人物都以最为人熟悉的名称称之，一般来说，就是新教的称法，但於书末索引处加上其他宗教的称谓。至於，《古兰经》中的人物名称，与《圣经》中重复者，则以新教称谓为主，辅以伊斯兰教称谓，如：耶稣（尔撒），以供读者辨识。

			‧因普及度及统一性之缘故，基督宗教《圣经》的翻译，大体采用新教的和合本译本。经书书名翻译大抵也以和合本为准，但新教未收之书目则采用天主教思高译本。另书末附有「圣经书目对照表」可资参照。

			‧《古兰经》大致上采用马坚译本，以便统一，只有少数几段因为文字处理，与书之内文较为相符，而使用仝道章与王静斋之译本。

			‧由译者与编辑新增的注解於正文中以楷体字呈现。

		

	
		
			推荐序

			邓元尉／辅仁大学宗教学系助理教授

			犹太教、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作为西方三大宗教，都属於「书的宗教」，因为它们都以某部「经典」作为信仰的根基。用「书」来贯穿这三个宗教、进行介绍与比较，既可以看出三者间某种一脉相承的特质，也可以此为基准凸显出彼此的核心差异。本书以有限的篇幅处理这麽一个巨大的主题，是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亦由此看出作者的企图和渊博的知识。本书至少有如下几个优点：

			1.论述深入浅出、简单易读，适合所有对西方宗教有兴趣的读者，而不只限於三大宗教的信徒。

			2.涵盖层面广泛，对於各宗教之经典的历史、内容、主要信念，以及对信仰社群的影响，都有全面性的介绍。

			3.作者对各宗教信徒如何理解自身的信仰，有着客观公允的掌握和陈述。这在宗教比较的作品里是极为重要的，而且要实践它殊为不易，本书展现出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与成果。

			4.作者在部分段落进行宗教比较时，谨慎地描述出差异点，表达出各宗教自身的观点，而未鲁莽地进行孰优孰劣、孰真孰假的价值判断。据此，本书当可助於三大宗教的相互理解、彼此对话，从而可以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寻求共通点。

			5.格外值得一看的是，作者整理出各宗教的信仰群体如何解读其经典的态度与方式，叙述各宗教传统如何从「经典」走向「诠释」，也就是说，本书不只是介绍经典本身，也准确地看到：经典总是与某些信仰群体以及他们诠释经典的历史一起构成这个宗教的。

			6.以前一点为基础，作者对伊斯兰教某种僵固经典字句、拒绝诠释的倾向提出批判，表现出反思的态度。在此，作者对不同宗教、甚至对最新学术成果的开放态度，实值得所有宗教人效法。

			综合上述优点，本书可说是一本从经典切入来理解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的杰出作品，本人愿意诚挚推荐。

		

	
		
			导读

			蔡源林／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专任副教授兼所长

			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组成世界宗教文明史最独特的一神教三部曲，三教之间有着承先启後的系谱关系，这明白地记载於犹太教的《希伯来圣经》、基督宗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这三部影响人类文明既深且钜的宗教圣典。虽然，这三部圣典对神的观点以及人神关系的叙述方式大异其趣，但对独一神无条件的信仰则是其共通的叙述主轴。但何以同样的独一神信仰，竟会开展出差异性如此大的三个宗教传统，并深刻地影响了全球约半数的人口之信仰生活与文化认同，乃是从古至今三教的信仰圈与现代的学术圈热烈探讨、但仍难有定论的谜题。

			笔者在大学讲授世界宗教导论的相关课程，当提及犹、基、伊三教都信仰同一位独一神，犹太人称耶和华（或耶威）、基督徒称上帝（或神）、穆斯林称阿拉，只是名称不同，其实三教乃同一位神，启示予同一脉先知系谱的不同分支，大部分的学生都是一头雾水。台湾并不属於一神教文明圈，除非是基督徒或穆斯林家庭，一般人并未从小跟着父母亲与长辈研读《圣经》或《古兰经》，大半仅接受有限的西洋史知识，大概知道自古以来犹太人常受基督徒迫害，中世纪的十字军则为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圣战冲突与相互迫害，再加上当代媒体对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不断地报导，更是难以理解三教同源的一神宗教史观。尤有甚者，三教的基要派或极端保守派都会宣称他教所信的是假神明、假先知，或他教所研读的经典为人所伪造，只有本教经典才是独一神的真正启示，本教才保有永恒的真理。故而，现代宗教学术所呈现的三教同源史实，并不容易为华人世界的教内与教外民众所理解与接受。塞日．拉菲特这本着作的中译本，对於拆解与导正中文读者的宗教史观，无疑是相当好的开端。

			一本书要同时处理犹、基、伊三教圣典的经文编纂与诠释的复杂历史，且观点又能四平八稳而不致过度偏颇於其中一教的传统，或太过强调客观中立的学术本位而忽略特定宗教传统对经典的信仰本位诠释，实在并不容易。本书就上述标准来看，确实已做到了面面俱到与平衡论述的地步，虽不太可能让不同信仰立场者都能满意，但在信仰与学术观点之间维持平衡，并尽可能忠实且浅白地呈现每一宗教传统的正统诠释观点，作者的写作功力着实令人赞叹。

			每一源远流长的宗教传统都有教派之分，而教派分立与正统／异端之辩，经常导因於该宗教对神圣经典之诠释差异，犹、基、伊三教的历史最能应证经典诠释与教派分立的因果关系。本书作者对此有相当精辟的讨论，几乎触及了三教内部与三教之间最具争议性与敏感性的主要问题，包括：《希伯来圣经》所提到的大洪水是史实还是传说？摩西率以色列人出埃及真有其事吗？耶路撒冷城真的是由大卫王与所罗门王所建的吗，还是後代君王伪托的历史重构？《希伯来圣经》如何转变成基督宗教的《旧约》呢？更进一步而论，初期基督教如何从原本为犹太教的支派转变为信仰基督的新宗教？耶稣所宣扬的「福音」与《新约圣经》的〈四福音〉所提「福音」是同样的内容吗？〈四福音〉的作者是否以个人主观见解曲解了耶稣的「福音」呢？《新约圣经》的正典与次经、伪经的区别是何时才出现的？这是否只是特定教派观点透过权力运作造成的结果呢？新、旧教对《圣经》诠释权威的理解有何不同呢？《古兰经》在先知穆罕默德归真後二十年内就确定了正统版本，但此一正统版本真的就是穆圣在世时所传述的天启内容吗？是否有其他不同版本的《古兰经》流传於穆圣归真之後，但被刻意销毁呢？作者提到虽然学者至今仍找不到不同於今版《古兰经》的另版《古兰经》之断简残篇，但如果从逊尼派与什叶派对《古兰经》诠释权的争论，以及逊尼派自身传述的《圣训》有这麽多不同版本，这便意味着初期穆斯林教团对穆圣生平言行的传述已存在不同版本，那麽结集穆圣所传的天启而成书的《古兰经》，难道就不会有不同的版本吗？对上述这些牵动一神三教之信仰敏感神经的问题，作者以学术观点提出合理的怀疑，也尝试以两面具陈的平衡论述详列各方说法，以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不刻意偏袒任何一方或抹煞其敌对的一方，也使读者比较能拼凑出完整的图像，而做自己的理解与判断。

			若说作者仍存在学者自身的主观性可供挑剔，比较明显的部分便是在全书的最後段落，即论述《古兰经》的传统派与现代派的论战。作者本身的整体论点，立基於西方学界自十九世纪以来迄今所发展的历史批判方法，该方法推翻自古以来一神三教将宗教经典视为神圣权威的正统观点，而是将之视为一部由人所创作的历史文献，故和其他历史与文学作品一样，反映了特定历史脉络对神圣天启的特定观点，不应视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而是可以透过历史考证来逐步还原经文被编纂改写的过程。此一历史批判方法对《圣经》的研究，促成了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神学革命，直到二十世纪初期，西方世界的犹太教与基督宗教阵营，已大致形成了支持历史批判方法的自由派与反对历史批判方法的保守派两大阵营，双方壁垒分明、势均力敌。作者显然支持自由派立场，也期盼这场历史批判方法所带来的神学革命也能在伊斯兰世界掀起，以彻底改变在他看来是受传统派把持的《古兰经》经典诠释，并将今日伊斯兰世界的无法跟上西方自由化、现代化步伐，归诸於《古兰经》诠释被守旧的宗教学者垄断所造成。

			作者对《古兰经》诠释的上述论点，虽有部分言之成理，但也忽略到穆斯林对《古兰经》的看法，毕竟不能等同於基督徒对《圣经》的看法，两者的宗教史观相当不同。况且，历史批判方法乃是西方启蒙运动所发展出来的理性人本主义意识形态之产物，是否适用於非西方世界，也有必要被批判检讨。读者在阅读这部分时，不应被作者的论述所误导，以为在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派和现代派之经典诠释论战，乃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公开思想辩论。作者所引的《古兰经》现代派诠释案例恐怕是少数特例，而非真有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派诠释革命蓄势待发。其实，穆斯林信众不成比例地接受传统派对《古兰经》的正统诠释，所谓现代派的诠释者只能算是少数的异议份子，这个现象绝不应简化为是少数宗教学者以政治权力垄断《古兰经》诠释，而蒙蔽了沉默的穆斯林大众之结果。传统派与现代派之争，何以在伊斯兰世界仍是一场不对等的论战？何以在西方世界的神学革命不能在伊斯兰世界发生？这个问题的本身，其实就已经是一个有特定立场的提问。吾人亦可反问，何以穆斯林信众一定要接受现代派的诠释呢？

			无论如何，作者在本书结尾提出自己的观点来质问伊斯兰教的解经传统，对不熟悉这场论战的华人世界读者而言，可以将之视为犹太—基督宗教解经传统企图与伊斯兰解经传统展开一场对话的起手式，其间并没有绝对的对错标准，每一宗教信仰者只要能够本着开放的心胸，以对话来促成相互理解而不要一定得说服或驳倒对方，相信当今全球的「文明冲突」便可在众志成城的努力下消弭於无形了！

		

	
		
			前言

			曾在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宗教（此包含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伊斯兰教，至今重要性依然。但迄今在坊间却找不到任何一本着作，把奠定这三大宗教传统的书籍以简单、入门的方式并列探讨。而数世纪来，这些见证人类精神体验的书籍和传统，却不容忽视。

			本书的首要目标，就是介绍这三个在信徒心目中因受神的启发而成的「神圣着述」，它们是奠定这三个一神论宗教的基础文本。

			本书的另一特点，则是提供对犹太教《希伯来圣经》和基督宗教《圣经》的双重见解，《古兰经》亦然。作者一方面依据每个宗教传统对其经典的解读，来凸显它们的相似点与差异处；另一方面，也借助现代科学的发现，来佐证这些文本的历史及其历代的传承。

			身处文化多元化以及全球化的今天，在人与人之间互相对话和彼此了解的道路上，认识这些创教文本确有其必要性；同时，这也有助於抵御那些藉着操弄经典诠释，而将驱逐与暴力正当化的意识形态拥护者。

		

	
		
			第一部分 《希伯来圣经》

		

	
		
			1. 文本

			亚当与夏娃、亚伯与该隐、大洪水与挪亚方舟、摩西与十诫、大卫与歌利亚、所罗门与示巴女王……，这些人物都出自《希伯来圣经》。而这个由不同书卷组合而成的经典，也是基督徒所称的《旧约圣经》。这些由故事集合而成的经文中，有些叙事甚至已经超过两千五百年的历史。虽然它们并不是我们已知最古老的宗教文本，例如埃及的法老王和美索不达米亚都还远在它们之前，然而，这些以希伯来文记载的经文，却成为一个时至今日依然活跃的宗教，也就是犹太教的基础；同时也构成根源於此的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宗教遗产的一部分。

			数世纪以来，《希伯来圣经》透过两个管道传递：一是我们接下来就要探讨的犹太教；另外则是将在本书第二部分讨论的基督宗教。这些被基督宗教称为《圣经》的经卷组合，是由希伯来文的「ha serafim - 书」，转成希腊文的「Bible - 圣经」这个字。自一开始，《圣经》就是一套汇集各种不同文本的书卷。为了强调它由神圣启示（指神透过某种行动，藉由揭示自己，向人类传递真理）所带来的神圣性，犹太教使用在希伯来文里涵义为「圣洁的书卷」或「圣洁的文献」这样的词汇来称呼，但最普遍使用的希伯来文称法则是《塔纳赫》，它是由犹太教《希伯来圣经》中三个主要部分名称的开头字母组成：塔（T）为《妥拉》，是神向摩西所揭示的律法书；纳（N）为《先知书》；赫（K）则是作品集的意思，也就是《圣录》。

			《妥拉》

			《妥拉》（《旧约圣经》中称为摩西五经〔天主教称为梅瑟五书〕，或律法书）的内容陈述希伯来人民和他们唯一的神之间的连结，这是《塔纳赫》的第一部分，由五卷书卷组成：《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其中由世界和人类的创始；讲到希伯来人的祖先—族长们；以及神在西奈山上向摩西揭示的律法──《妥拉》；最後在希伯来人民即将进入迦南，也就是他们的神所承诺的「应许之地」之前，以摩西这位伟大先知的死亡作为结束。这些文章的合集构成了犹太教《希伯来圣经》的核心，并且也原样呈现在基督宗教《旧约圣经》的第一部分中。我们发现在《古兰经》中，也多次提及这些《圣经》故事。

			《创世记》

			「起初」这两个字为《创世记》拉开序幕，一开始就展开全景，毕竟这是关乎世界、人类和希伯来人民起源的叙述。《创世记》中的故事极其关键，因为它涉及了三个一神论宗教（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的共同概念，那就是：神是独一无二、至强至大的，祂是一切存在的创造者，祂超越一切，在世界创始之前就已永恒存在，这也是纵贯《妥拉》这五卷书卷里不断被强调的重点。这位神也非常人性化，严厉与慈悲兼具，祂会对人类施予惩罚，但也会原谅人类的不忠。这位神也总是间接的透过祂所选择的天使和先知，来传达祂对人类所说的话语。

			创世记

			起初，　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创世记1：1—28节）（和合本译本）

			《创世记》里记载的好几个《圣经》故事，都在西方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例如：亚当与夏娃的创造，和他们因违背神的旨意偷尝禁果，最後被逐出伊甸园；该隐谋杀亚伯，则是人类违抗神圣旨意的原型；神降下大洪水惩罚人类，并允许挪亚制造方舟拯救陆地上的所有物种；巴别塔的毁灭，因为人类以为建造了巴别塔，就可以将人带回天上；而所多玛与蛾摩拉城则象徵着人的迷失。

			紧接在《创世记》之後的，则是族长们的叙述，亦即犹太先祖们的历史，由神向亚伯拉罕立约，承诺他会有繁荣的後代开始。在这篇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另一段着名的插曲：神阻止了亚伯拉罕牺牲他的儿子以撒，并改以绵羊来献祭，这象徵放弃当时某些多神信仰用人来献祭的习俗。这是个快乐的结局，因为以撒的儿子雅各将会生下十二个儿子，他们将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直系祖先。《创世记》的记载就以亚伯拉罕的後裔定居於埃及作为结束。

			《出埃及记》

			此书仍然记载希伯来人民的历史，但在时间上已经晚了几个世纪。依据《圣经》的记载，此时已辗转沦为奴隶的希伯来人，跟随着由神指示作为向导的摩西逃离埃及，他们穿过沙漠朝迦南地迈进，那也是神曾经引领亚伯拉罕去的地方。《出埃及记》中记录了许多到现在还众所皆知的奇蹟事件，如：吞噬了法老王大军的芦苇海，亦即後来转变成着名传说的穿越红海……。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成为以色列正式诞生的标志，他们是被神选中的子民。在西奈山上，神向摩西揭示了祂的盟约，以保护作为交换，并将重点刻在石板之上，这就是着名的「法版」，也就是基督徒所称的「十诫」，或是「十句话」，并且为了存放十诫，还特别建造了约柜（或称法柜）。

			十诫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　神的名〔……〕。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　神当守的安息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出埃及记20：2—17）（和合本译本）

			除了这段对希伯来人民命运至关重要的插曲，《出埃及记》的叙述也凸显了这位以色列之神的独特性，当摩西在西奈山上询问祂的名字时，祂回答：「我是那自有永有的……」由这段词句中演变出希伯来文的四字神名──「YHWH - 耶和华」。因此，与其他多神教的神只相反，以色列的神并没有一个特定的名字，而且犹太教徒为了尊敬神圣的第四条诫文，都不宣说这四字神名。在《希伯来圣经》中，这位以色列之神常被间接的以「主」，或是「永恒」来称呼。而贯穿本书为了方便所使用的「神」这个字，是基督宗教的用词，其源头则直接来自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出埃及记》另一个重要之处是，它提到了第一个逾越节，它出现在以色列人正要离开埃及的时候。这个与出埃及相关的节日，也建立了希伯来人民的首批法律制度，将影响希伯来人民的宗教与社会生活，当然，必需遵照神的意愿自不在话下。在介绍下一本书的时候，我们会充分详细的探讨这个法律制度。

			《利未记》

			《利未记》的名称来自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一的利未支派，这个支派专责对神的祭祀崇拜。这本关於律法的经文，阅读起来一点都不比阅读法律书籍来得有趣，却对犹太教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因为这是由神口授给摩西的所有宗教法则，凡是希伯来人民都必需严格遵守。其中包含了历法、宗教庆典的进行、仪式的细节、献祭以及净化的礼仪；也明确的指出祭司所扮演的角色和行为准则、婚姻与性行为；同时也有关於饮食的禁忌，特别是血，和对犹太食品的规定。在《利未记》中，还有一个神的诫命：「要爱人如己。」（利未记19：18）依据福音书，这个指令受到耶稣的高度重视。因此，「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的要求，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基督宗教产物。

			《民数记》

			此书接着叙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後、穿越沙漠的情形。书名来自对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两次人口普查，一次在刚出埃及时，一次则在抵达迦南地之前。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此书再现了这一段漫长且不可思议的路程，其中充满考验，有人民的灰心丧气，以及对摩西与神所颁发律法的反抗。而他们重返偶像崇拜，以及对神的承诺缺乏信心，也使得希伯来人民遭受了在沙漠里徘徊四十年的惩罚。我们可以如此总结此书的教导：神是可信靠的，祂从不放弃祂的子民，但绝不能对祂的律法有任何不敬。即使是摩西，尽管他对神的奉献没有止境，但因他的一点情绪反应，仍然逃不过神的愤怒，最终面临被禁止进入应许之地的命运。

			《申命记》

			至此，穿越沙漠的旅程与摩西的生命都将告终，本书是一段历史的总结，并将重心放在上帝与祂选定的以色列人民之间的盟约，以及这一切的根本，那就是对这神圣盟约的尊重。本书名称来自希腊文，可解释为「第二律法」，也有对律法的重申之意。临终前，摩西回顾了希伯来人民的历史，尤其是从道德、社会、政治和宗教再次详细检视，在西奈山上神向他昭示的律法。摩西劝勉以色列人民即日开始遵守律法且不再偏离。犹太教的信仰宣誓词，也是虔诚犹太人的每日祈祷词，就出现在这本书中：「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　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兴、尽力爱耶和华你的　神。」（申命记6：4—5）在委任约书亚接续他的工作後，摩西把神的律法完整的写於书中，任务至此结束。书中简要提及摩西的死，并接着赞颂：摩西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先知。对犹太教来说，整部《妥拉》五书是由神口授给摩西，而由摩西编辑而成。

			《先知书》

			《先知书》属於《希伯来圣经》的第二部分，本身又分为「前期先知书」和「後期先知书」，它们也都包含在基督宗教的《旧约圣经》里，但却未按同样方式分类。这里，我们尊重犹太教的分类方法，但在认识它之前必须说明的是，这些有名的先知并非算命先生，《希伯来圣经》里面有好几个段落都谴责魔术或卜卦的施行，例如当时在各个宗教里流行的占星学。总的来说，《圣经》里的先知是以色列之神的发言人，并且受到神的启发而行使他们的使命。而且，如果他们宣布灾难即将来临，那一定是当人民和领导者对神圣律法不够尊重、掉以轻心之时，他们才会加以谴责，并且提醒众人重回秩序。因此，这些先知是摩西律法的守护者，同时也是对希伯来人影响巨大的历史事件的事件解读者，当然，他们的解读必定带有其宗教意义。

			前期先知书

			「前期先知书」包括了《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纪》，在基督宗教的《旧约圣经》中，这部分则被归入「历史书」里。「前期先知书」的历史记载，是从以色列人民进入迦南地起，一直到君王时期的到来，以及大卫王与所罗门王的加冕和统治，最後结束於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占领耶路撒冷。整段记载从公元前十三世纪一直涵盖至公元前六世纪。《约书亚记》主要叙述希伯来人民攻克迦南地的历史，这是一段血淋淋的史诗，其中最着名的事件当属耶利哥城的攻城战，因着以色列人民对宗教的热忱，以致城墙崩塌而取得最终的胜利。本书结束於划分攻占的土地给以色列各个支派，以及约书亚（继摩西之後的以色列人领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迦南）的死亡。

			《士师记》则记载了征服之後的安顿，书里的士师们并不是大法官，他们也只是平凡人，像有名的参孙，甚至还有几位妇女，如：底波拉，她英雄般的行径，把以色列带回正途。这些有时显得生动精采的英勇事蹟，其实背後的训示都很简单，那就是：当以色列人民背离神的时候，就会失去所有与神的连结，不只被敌人击败，就连生存也都受到威胁；然而，当以色列人民主动接近神，尊重祂的律法，他们的未来就得到了保障。这个教导并不新颖，我们在《出埃及记》中已经看过，而且之後还会经常出现。

			跟着《撒母耳记》上下两册，我们又进入希伯来人历史上的另一重要时期：以色列王国的建立。上册叙述撒母耳（以色列进入君王时期前最後一位掌权的士师）虽然一开始反对，但最後还是听从神的劝告，接受了人民为了对抗可怕的非利士人，想要立王以及任命军事统帅的要求，选择扫罗成为第一位以色列王，但扫罗的统治最後却以悲剧告终。而下册的主要内容，则叙述撒母耳还是跟随神的建议，选定大卫作为扫罗的继任者，这位以色列的伟大国王──大卫王，以首都耶路撒冷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王国，但後来却需要先知拿单的不断干预，来提醒大卫勿忘神的诫命，也就是当初使他合法成为国王的诫命。

			上下两册的《列王纪》承接之前的《撒母耳记》，继续记载以色列王国的历史，直到巴比伦人攻占耶路撒冷为止。上册主要记载大卫之子──所罗门王的统治，耶路撒冷圣殿由他下令建成。也叙述了所罗门王继任之後造成的问题，以致王国最後一分为二：北国以色列，首都在撒马利亚；南国犹大（耶稣时期的犹太山地），首都仍在耶路撒冷。《列王纪》上册後半部的核心人物，是乱世中的伟大先知以利亚，我们可以看到他无情的对抗那些总是被周边种族的神只吸引，而偏向多神崇拜的希伯来人民。以利亚也出现在《列王纪》下册的开头，下册主要叙述南北两个王国的历史，但其叙述方式非常混乱，最後以巴比伦人攻占耶路撒冷，摧毁所罗门圣殿，并将犹太菁英掳至巴比伦告终。

			後期先知书

			「後期先知书」中大部分先知的年代，其实都早於耶路撒冷的陷落，他们只是被排列在後面而已。依照犹太教《希伯来圣经》的排列，前三本《先知书》分别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接着就是另外十二本《先知书》，而其中有些先知的年代还在先知以赛亚之前，他们分别是：《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司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那鸿书》、《哈巴谷书》、《西番亚书》、《哈该书》、《撒迦利亚书》、《玛拉基书》。以上先後顺序不是按照时间，也不是按照这些先知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来排序，而是依照其书篇幅从多至少递减。但为了能完全理解先知的角色在以色列历史上所带来的宗教意义，至少要看「後期先知书」中的前三本，尤其是其中的《以赛亚书》。一方面是因为以赛亚身为以色列的大先知，这些大先知会对人民解释神所承诺的救赎的意义；另一方面，他在即将来临的基督宗教中也占了重要的地位，《以赛亚书》中，宣告了大卫的後裔──弥赛亚的到来，他将为神的王国带来和平与正义。同样在这些篇章中，以赛亚也谈到了「神的仆人」这个角色，因而早期的基督徒们将之视为对耶稣使命的宣告。

			神的使者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　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以赛亚书61：1—2）（和合本译本）

			《圣录》

			这个犹太教《希伯来圣经》的最後一部分，是由五花八门不同作品所集成，而且大部分都扣人心弦、振奋人心，其中包括了：《诗篇》、《约伯记》、《箴言》、《路得记》、《雅歌》、《传道书》、《耶利米哀歌》、《以斯帖记》、《但以理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历代志》，我们将依照它们的文学体裁，分类探讨其中的重点。

			宗教诗篇

			《诗篇》是一本包含了一百五十首宗教歌曲的诗歌集，其中有许多都被基督宗教教会所采用，或是成为众多基督宗教赞美诗的灵感泉源。大部分诗歌都以神为对象，而且各种形式、各种口气都有：从热情的赞美，到面对祂的沉默时的痛苦呐喊，当然也有对神的公义与爱所抱持的信心。被认为是先知耶利米所写的《耶利米哀歌》（法文中表达抱怨、持久悲伤的「jérémiades」一字，即来自耶利米先知的名字「Jérémie」），里面包含五首诗歌，诗中强调耶路撒冷陷落所造成的痛苦後果，并将之解释为神圣的惩罚。这些痛心疾首的提醒，中间穿插对民众悔改的要求，因为希望还在，神并未放弃祂的子民。

			求主垂怜

			耶和华啊，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我的　神啊，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诗篇86：1—7）（和合本译本）

			智慧之书

			如果从这一体裁的《圣经》中要选出一本来读的话，那就非《约伯记》莫属了。他的故事是人类悲惨状态的缩影，虽然有着深切的信念，但他的悲惨也正因他的深切信念而起。整个故事围绕着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不去质疑神？尤其是当祂最正直、最高尚的信徒不断被灾难和痛苦重创时。就像《箴言》中收录的建议与谚语，这部杰作探讨的问题时至今日依然新鲜。如果说，在希伯来宗教信仰中，神是唯一的智者和智慧的源头，那麽希伯来人的智慧，在人生中的不同面向上，表现得也不差。从这点看，另一力作──《传道书》就足以说服我们。这是一个长篇的独白，作者似乎已经看尽一切：「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唯一的希望只剩神圣计画的终极结果，但人类却无法完全了解。

			万事万物都有定时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　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传道书3：1—12）（和合本译本）

			爱情诗歌

			就像它的名称：《雅歌》，亦即「歌中之歌」所标示的，这是《圣经》里面最卓越的诗歌。但把它编排进《圣录》之中倒令人惊奇，因为如果毫无删改、直截了当地阅读这些诗歌，其中有些段落相当性感。这麽一来，也让我们更加了解，为什麽这颗具有东方热情的宝石，有时候却是如此难被犹太教《希伯来圣经》和基督宗教《圣经》所保留，而且为了平息严谨信徒们的担忧与恐惧，还将它提升到寓言的层次，因此，爱人之间热情的爱恋，成为以色列人民与神之间连结的象徵；而在基督宗教则象徵耶稣与教会的结合。

			我的爱，你是那麽的美！

			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迦密山；〔……〕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愿你的两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你的口如上好的酒。（雅歌7：2—9）（和合本译本）

			历史记载

			在这些历史书中，除了《路得记》，其余的记载年代都在耶路撒冷陷落之後。《路得记》的故事相当短，主角是大卫王的曾祖母路得。《以斯帖记》则叙述美丽的年轻女子以斯帖，成为波斯亚哈随鲁王（公元前四八五年至前四六五年）的妻子，并成功破除了亚哈随鲁王的摄政大臣哈曼王子灭绝犹太人的计画。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部分历史记载中最重要的两本书，当属贡献给两位重建以色列的英雄，以斯拉和尼希米的《以斯拉记》及《尼希米记》，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於公元前五三九年摧毁巴比伦後，允许流亡在外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而以斯拉一开始就肩负起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工作，并重申摩西的律法；尼希米则在政治层面上襄助以斯拉，毕竟重建并非易事。

			末日预言

			第一部分的《但以理书》偏於历史的记载，主要叙述尼布甲尼撒二世时期（约公元前六三四年至前五六二年），被流放到巴比伦的犹太人民生活之艰苦；《但以理书》的第二部分，则显示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学形式：启示文学。在这个时期，即公元前的最後两个世纪中，这种启示文学的体裁在犹太教中非常流行，《新约圣经》里也有相当近似的例子，如约翰的《启示录》。《启示录》这个名字源於希腊文，原意为「揭露」，这个字也可以翻译为「启示」。这部分的《但以理书》由几个异象组成，内容为世界末日前夕的灾难性事件，而最终将迎来神的终极胜利，和所有死者的复生。

		

	
		
			2. 犹太教《希伯来圣经》与历史

			《希伯来圣经》里记载了很多的故事，字面上和引申的意义兼具，这些记载通常都是在事件发生一段时间以後，从传统的口述方式改以书面记录并修订，再汇编成集。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这部《圣经》的编辑者所关注的第一要务，并不是历史上的正确性，而是寻求解释每一次事件带给希伯来人民的意义，并依据他们的基本观点来解读。这个基本观点就是：与唯一的神之间的盟约，且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救赎。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记载纯属传说，或是文学上的虚构，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犹太教《希伯来圣经》上关於希伯来人历史的重要阶段，透过现代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区分出哪些部分可能似是而非，哪些又是可信的。

			传说与历史之间

			《圣经》里面记载的希伯来人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从未真正揭开的谜。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其中一个部落，而这个半岛的语言源头属闪米语族。根据《圣经》中亚伯拉罕的故事记载，希伯来人民的祖先确实是游牧民族，他们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定居下来，有可能属於当时被埃及人称为哈比鲁人的一部分，这些哈比鲁人四处迁徙，有时充当雇佣兵，或有大型工事时出苦力做劳工，但没有历史学家赞同这个观点。历史上第一次提到希伯来人民的记载其实年代相当晚，他们出现於庆祝法老麦伦普塔赫一场重要战役的麦伦普塔赫胜利纪念碑上，碑文内容记载了被埃及军队击败的地区和民族，其中就包括了迦南和以色列，而这场战役发生於公元前一二〇七年前後。

			摩西与《出埃及记》

			依据《圣经》的记载，当时埃及的法老下令处死所有希伯来初生男婴，摩西的母亲为了救子，将他放在小箱子里，让箱子浮在尼罗河上，箱子奇蹟般的被法老的女儿发现，并将他带回宫中抚养长大。长大之後，年轻的摩西却因为杀死了一位虐待希伯来人的埃及人，而逃到米甸，在那里成为牧羊人并娶妻。摩西在米甸待了四十年左右，直到遇见神在燃烧的荆棘丛中向他显现，要他回到埃及去要求法老释放希伯来人民。然而法老拒绝了，之後整个国家就开始遭逢巨大灾变，那就是着名的「十场灾难」。面对神如此的盛怒，法老决定允许希伯来人民离开，也因此，摩西率领数以千计的希伯来人民出埃及，踏上漫长的穿越沙漠之旅。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段《圣经》插曲发生於公元前十三世纪，但是这个故事本身的真实性似乎不高，一方面，很难想像数千人如何在沙漠里能够存活那麽久？而且考古学研究，也并未找到任何蛛丝马迹；另一方面，在当时埃及的史料中，没有提及任何希伯来人，更没有逃离埃及的纪录。尤有甚者，埃及当时在这个区域具有主导优势，并在很多地方都设有军事要塞，所以想要阻止这场集体外逃应该易如反掌。

			但是，由於摩西在文献中位居以色列创始人的重要地位，他肯定真实存在着。若从他的名字可能源於埃及文中「诞生」之意来看，或许他来自埃及；但是从出埃及这段插曲来说，他也很有可能是一位拥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带领着一小群决定返回祖先之地的希伯来人民。

			征服迦南

			《圣经》中的这段情节，通常历史学家们都将它定位於公元前十二世纪初期。依据《约书亚记》和《士师记》的记载，为了占领迦南地，希伯来人民发动了好几次战役。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个区域原本就是由不同种族共有，发生零星的冲突是很有可能的。然而，考古研究并没有找到如同《圣经》所描述的城市破坏遗迹，耶利哥古城的确存在，但我们还在寻找它坍塌的城墙。此外，希伯来人进攻迦南的战役，应该会在埃及史册中留下痕迹，如考古证据所显示，当时埃及在这一地区居於主导地位。还有一点就是，在迦南地时，以色列看起来已经像是一个相对统一的民族，历史学家对这个突然演变的情节看法不一：有些人认为这只是一个逐步渗透融合的结果，并且过程比《圣经》的描述更加平和；另一部分的人认为，最初组成以色列的大部分成员，原本就是迦南人。

			大卫王和所罗门王

			依据《圣经》的记载，大卫王与所罗门王，两位都是统一的以色列王国中声望最高、最受尊敬的君王，历史学家将他们的统治时期归於公元前十世纪前期（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至前九三〇年之间）。关於这个部分，《圣经》的版本再一次看起来不是很可信，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山地进行的考古研究，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公元前十世纪左右曾有过某个有组织化的王国存在。此外，因为《圣经》的记载，大家早已把北方王国的大型建筑都归於所罗门王统治时期所建，考古研究也尝试把时间再往後推延大约一百年（到公元前九世纪）。至於耶路撒冷，依据某些专家的意见，公元前十世纪时，它只是一座没什麽规模的小城，也没有君主，当北方王国在公元前八世纪遭到亚述人的摧毁之後，它作为犹大王国的首都，才开始变得重要。不过，大卫王和所罗门王则很有可能真实存在过，在以色列北部发现的一块石碑上，碑文里提到了「大卫之家」。而《圣经》上记载的这两位国王的威望，可能是为了加强耶路撒冷和南国的君主们在政治和宗教上的权威，至於重写历史的结果，因为南国的君主们都声称自己是大卫王的後裔。因此，记载君王时期的最後定稿，也许不会早於公元前八世纪。

			希伯来史

			除了《圣经》之外，对於《圣经》上记载希伯来人民历史上的重要阶段，直到公元前五八七年耶路撒冷的陷落以前，历史学家因拥有的资料有限，难以精准的断定年代。因此，以下年表中大部分都只是大概的时间点。

			—大约公元前一七〇〇年：亚伯拉罕的後裔定居於埃及。

			—公元前一三〇〇到公元前一二〇〇年间：在摩西的带领下，希伯来人民离开埃及。

			—公元前一二〇〇到公元前一一〇〇年间：征服迦南和定居。

			—公元前一一〇〇到公元前一〇〇〇年间：王国的建立。

			—大约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大卫王的统治，约公元前九七〇年由所罗门王接续，约於公元前九三〇年，所罗门王去世，王国一分为二：以色列在北（首都为撒马利亚）；犹大在南（首都为耶路撒冷）。

			—公元前七二一年：亚述人占领撒马利亚，驱逐人民并以亚述人取而代之，北国完全消失。

			—公元前六一二年：巴比伦人占领了亚述王国的首都尼尼微，他们的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於公元前五九七年第一次征服耶路撒冷，流放了一部分耶路撒冷的人口到巴比伦；又於公元前五八七年再次回到耶路撒冷，摧毁所罗门圣殿并第二次流放人口。

			—公元前五三九年：波斯帝国国王居鲁士大帝征服巴比伦帝国，允许犹太人回到自己的国家。由於其对宗教的宽容政策，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下耶路撒冷圣殿得以重建，犹太山地（古犹大王国）的政治和宗教也得以重组。

			—公元前三三一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帝国，他於公元前三二三年去世，死後他的将领们瓜分了他的战利品。犹太山地首先由居於埃及的希腊将领统治，约於公元前二〇〇年，再归於另一位安顿在叙利亚的希腊将领所统治的塞琉古帝国。约公元前一七〇年，塞琉古帝国的安条克四世（又译安提约古四世）禁止犹太人实践他们的宗教信仰，并将耶路撒冷圣殿用於祭祀宙斯，这个措施最後导致犹太人民的反抗，爆发「马加比起义」，此起义成功使得犹太山地得到相对的独立，并建立了一个犹太人当国王的哈希芒王朝。

			—公元前六三年：庞培军团占领耶路撒冷，犹太山地成为罗马帝国的保护国，此罗马帝国的统治将持续八个世纪之久。

			从记录到经文

			《希伯来圣经》的时间跨度拉得很长，大约从公元前十世纪开始，一直到公元前二世纪结束。为了重建当时的历史，专家们分别提出不同的剧本，但没有一个得到所有人的赞同。接下来我们将依据历史学家一般认为的重要阶段提出讨论。

			除了专门叙述王权建立的那几本书，一部分的《妥拉》很有可能也是在君王时期写就的，而且时间绝对不会早於公元前九世纪。因为即使早在公元前十三世纪，希伯来文字似乎就已确立，但希伯来人民真正进入书写文化阶段则是在这个时期，考古发现证明的也是如此。这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使得专职抄经的写作人员，亦即抄经士的机构得以建立，也才能够着手集结和写作、或重写，因为依据不同的传统，必定有一些事蹟早已有了文字的纪录。

			《圣经》编写的第二个重要阶段，是公元前五世纪，跟宗教领袖以斯拉有关，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妥拉》五书，很可能就是由他集结编配，而且形式也已经与今日的版本相当近似。自公元前五三八年开始，当初被流放到巴比伦的犹太菁英再度回到耶路撒冷，波斯帝国相对宽容的统治，使他们得以集结摩西的律法，亦即《妥拉》五书，并逐渐恢复以色列的身分。无论如何，这个「盟约律法」的重要性，已经於《列王纪》下册中，关於公元前六二〇年前後约西亚王宗教改革的部分提及。同样也是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下，很大一部分的《先知书》似乎已固定下来。

			同一时期，希伯来文字母的新图形已经开始使用，即是直到今日还用於犹太教《希伯来圣经》版本的希伯来正方字体。与此同时，亚兰语的使用渐渐普及，这种近似於希伯来语的闪族语言，直到耶稣时期，在犹太山地的犹太人之间仍然通用。尽管我们在《以斯拉书》中找得到亚兰语的蛛丝马迹，不过，希伯来文仍然是编写犹太教《希伯来圣经》最後所使用的语言，也是至今仍被拿来阅读和学习的语言。

			第三个重要阶段为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之间，距今最近的犹太教《希伯来圣经》部分，就是在这个希腊统治时期完成，尤其是《智慧书》和《但以理书》，其中《但以理书》写於「马加比起义」期间，约於公元前一六五年。

			正如这些简短的概述所示，《希伯来圣经》的编写是循序渐进，经由不同编者合作完成的共同产物，虽然其中常以特定的人物作为书卷的标题，但这些人物并不一定就是作者。如此一来，《十诫》真的是摩西本人执笔的吗？有可能是他叫别人写的吗？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没有写完全部的《妥拉》五书，尤其是其中述及他自己死亡的部分。

			另外，现代关於《希伯来圣经》经文的研究，从语言特性和文学体裁的使用来分析，显示《圣经》的编辑者常常混和不同的传统，这个情形有时可在同一段经文中找到。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创世记》，其中含括了两个关於世界起源的叙述。在专家的眼中，第一个叙述是比较近代的，写於公元前六世纪从巴比伦回归以後；而第二个叙述的特徵，则使它被归於更古老的时期（见下文「大洪水的神话」）。十诫也有两个版本，一个在《出埃及记》，另一个则在《申命记》中。《圣经》文本中所追溯的神圣启示也是一样，也会出现在其他故事的记载中。

			大洪水的神话

			《希伯来圣经》中关於创世记的叙述，有一些是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神话中借用而来。最令人瞩目的影响之一，就是关於大洪水的记载，它还有一个更古老的版本，出现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刻於公元十九世纪末在尼尼微找到的泥板上，这个巴比伦文本可以上溯至公元前一七〇〇年。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也可以在其他《圣经》的片段中找到，像《约伯记》的主题，和某些诗篇如：「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麽离弃我？」尤其和公元前十二世纪，巴比伦文本中的「正义受难者之诗」中的情况相当类似。而摩西诞生并从尼罗河中被救起的神奇故事，也让人联想起公元前二三〇〇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国王──萨尔贡一世，他也是在一个漂流於幼发拉底河上的篮子中被人发现。

			跨时代的犹太教《希伯来圣经》

			正如基督宗教福音书中的内容所证明的，到了公元前後之交，《妥拉》和《先知书》成为《希伯来圣经》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我们今天看到已经固定形制的整套犹太教《希伯来圣经》，在当时尚未完成，那时的犹太人也会参考其他的文本，其中有些在最後仍旧没有被犹太教选进《希伯来圣经》中。

			公元七十年，在一次犹太山地的犹太人起义之後，罗马军团占领耶路撒冷并摧毁了圣殿，这个事件导致了撒都该人的消失。撒都该人在这之前是一个很重要的犹太教派别，他们由服务圣殿的祭司组成，专责仪式与献祭。在事件之後，犹太教由另一重要派别重组，也就是由文士（是一群《希伯来圣经》的专家，专职讲解并执行圣经教训的人）组成的法利赛人，而负责《希伯来圣经》知识、教育和阐释方面的「大师」──「拉比」，就是从他们之中产生。

			为了整肃所有阶层的犹太教徒，使大家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信仰和律法，拉比们在当时所有的文献中，只挑选出他们认为忠实於神圣启示的文章予以保留。犹太历史传统认为这个阐释和标准化的工作，是出自当时亚夫内一个学会的会议成果（亚夫内是位於犹太山地西边海岸的一座小城）。但有一些长久被大家所认知却没被选中的文本，则在七十士译本中可以看到，这是犹太教《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译本。

			这七十士译本得名自一个传说，叙述公元前三世纪时，七十位犹太学者齐聚亚历山大港，着手翻译此希腊文译本。早在此整整一个世纪前，一部分犹太山地的犹太人，就已经散居在地中海沿岸。而在所有犹太散居地中，最重要的社区就位於亚历山大港，这是当时在希腊人统治之下的埃及首都。而七十士译本就是针对当时适应了希腊文，却忘失希伯来文的犹太人而产生的。这个翻译本一直流传到公元前一世纪，

			而公元初期几个世纪的基督徒，也是依据这个希腊文译本来组成他们的《旧约圣经》。

			当时被亚夫内学会舍弃的另外一些文本，则因二十世纪中叶，在死海边的库姆兰所发现的死海古卷而重见天日。其中一些文献的性质跟犹太教《希伯来圣经》非常近似（预言式的文稿、诗篇……），但在内容上则有差异。在库姆兰所发现的死海古卷中，也找到几近完整的希伯来文《希伯来圣经》手稿，而且，它们跟今天我们看到的，经由马所拉学士所制定的版本非常之接近。从公元六世纪直到中世纪，这些被称为马所拉学士的犹太教学者们，在原本只有子音的《希伯来圣经》的经文旁，加上了母音注记，从此确定了犹太教《希伯来圣经》的经文。

			在法国的犹太人社区中，所有现代翻译的犹太教《希伯来圣经》，为了能够方便阅读和诠释希伯来文的经文，都要依据马所拉学士们遗留下来在语法方面的明确注解。但是，《希伯来圣经》，尤其是《妥拉》，并不是犹太教社群唯一会参照的经文，我们在下一章中将会看到，伟大的犹太教拉比们，还推出了帮助犹太人了解其《圣经》的基础──《塔木德》。

		

	
		
			3. 《希伯来圣经》的地位和诠释

			两千多年来，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仪式，《希伯来圣经》在犹太人社团中，始终占据中心位置。每一个犹太会堂中都有一个神圣书柜，收藏记载着摩西律法《妥拉》的羊皮纸卷，每周三次会在会众前宣读其中章节。这个诵读在每周一次的安息日礼拜中显得益发庄严，此时还会加诵《先知书》中的片段。每当年满十三岁的年轻犹太人成为诫命之子，「被《妥拉》召唤」要行成年礼时，仪式也是在安息日举行。所谓「被《妥拉》召唤」是指得到允许，自此可以在会堂中读诵《妥拉》经文。

			所有的大型犹太庆典都根植於《妥拉》，更有专为《妥拉》举行的七七节（基督宗教的五旬节），时间在逾越节的七周之後。这时会诵读《出埃及记》经文中，神向以色列人民颁下神圣诫命这一段，也就是犹太教中通常将之称为「赏赐《妥拉》」的相关经文。其他《希伯来圣经》中的经典，在宗教日历里也有自己的位置，例如：《雅歌》在逾越节诵读，禁食期间则读诵《耶利米哀歌》以纪念圣殿的摧毁……至於《诗篇》，犹太教的祈祷书很大一部分就是由它组成。

			一本圣书

			对犹太教徒来说，《希伯来圣经》的经典都是来自神的启发，都是圣洁的，但是圣洁的程度还是有些差异。形塑犹太教传统的大师们，事实上在《圣经》的正典中建立出不同等级。收录在《圣录》中的书，相较之下价值略逊一筹，因为它们神圣灵感的来源被认为是间接的；由神的发言人，也就是先知所撰写的部分，则价值较高，他们的神圣灵感被认为是比较可靠的；至於《妥拉》五书，则拥有截然不同的地位，它是希伯来文「神圣」这个词的代表，因为在传统上他们声称《妥拉》来自神对摩西的口述。犹太教的大师们甚至认为，在天上还有一部代表着神圣智慧，永恒不移的《妥拉》原型书，而摩西律法则是它一模一样的副本。

			如今，只有正统派的犹太人，还依旧全然相信《妥拉》毫无疑问由神所口述。犹太教其他派别则在不同程度上，承认神圣启示之编写中的人性部分，当然，这取决於他们倾向於保守还是自由。一般来说，犹太教并不那麽重视现代历史研究在《希伯来圣经》文稿上的新发现，因为对於了解他们眼中《圣经》最重要的部分《妥拉》，这些知识并非必不可少。

			如果说犹太人的宗教基础是基於对唯一之神的信念，那麽此宗教基础也同样依靠着信众的依教奉行，奉行神向摩西所启示的盟约律法。因此，无论摩西律法被赋予多高的神圣性，自始至终它都是犹太教最基本的参照点，因为不可或缺的法定法典由它组成。这个摩西律法法典奠定了犹太人的宗教仪式和节日，钜细靡遗到甚至连日常生活的准则都含括在内。而这些准则又由公元初几世纪的拉比们为制定犹太人的法律，详细记载於「哈拉卡」之中。正如同「哈拉卡」的希伯来文字根的意思，这个法律始终是「正在进行中」，也就是正在演变当中，因此，对於这整套准则的尊重，并不表示只是简单的服从於一个坚固不移的法典，对犹太信徒来说，更重要的是，在各种情况下，都能找到方法与神交流，以及为即将到来的神之正义与和平的王国作出贡献。

			《妥拉》的守护者

			自公元一世纪以来，拉比在犹太教中居於重要位置，身为犹太社群的负责人，宗教仪式常由他们主持，他们不是教士，事实上，每一位熟悉宗教仪式准则和祈祷的犹太人都可以担任，拉比的主要职责在於守护《妥拉》：一方面提供教育，这是《妥拉》希伯来文字根的原意，也就是「教育」或「指导」；另一方面，当有人提出在摩西律法的准则之下，是否有更好、更恰当的方式来遵循时，拉比肩负了解释之责。

			此时，拉比权威的高低，会依据犹太教的不同派别而有差异：正统派的犹太教徒，完全严格恪守着古老传统的犹太教律法，拉比的建议近乎神圣，并且必需亦步亦趋地遵循；崇尚自由的改革派犹太教徒，对传统律法的遵循则灵活许多，拉比的回答被当作是精神上的指引，但留下信徒自行解释的空间；倾向传统、属於保守派的犹太教徒则在两者之间，对於犹太律法的诠释比正统派的犹太教徒开放，但拉比的权威则比改革派的更具规范性。

			作为《妥拉》的诠释者，教育是拉比的首要责任。在犹太社团中，永远都有一间研习屋位於犹太会堂的旁边，甚或就在其内。事实上，在犹太教中，最重要的是研习《希伯来圣经》，除了改革派教徒重视先知们的着作之外，《希伯来圣经》的学习，主要指的就是摩西的《妥拉》五书。依据神圣诫命的要求：这律法书总要「昼夜」思想（约书亚记1：8）。数世纪以来，学习的主要依据，就是几位犹太教大师所做的注解，亦即最珍贵的口传《妥拉》，如此称呼是为了与摩西的书面《妥拉》作出区别，而它们也收录於犹太教的另一本基础典籍《塔木德》之中。

			《塔木德》──诠释之书

			依据犹太教传统，书面《妥拉》与口传《妥拉》是同时间於西奈山上由神向摩西口授的，这既是对盟约律法的解释，也是神圣启示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神圣启示与它的解释是缺一不可的，想要了解神圣启示，就绝对少不了它的解释。而这个解释长久以来，只由师徒之间口耳相传，为了保存这个传承，犹太教大师逐渐用文字将书面《妥拉》的解释记录下来。

			这个进程从公元二世纪时的《密西拿》文献开始，文献中收集了大师对於犹太人在宗教和社会生活等规则上所做的决定。《密西拿》後来成为《塔木德》的骨干，是一旦涉及犹太法律，亦即「哈拉卡」的规则定义时，一定会参照的首要文献。公元四世纪时再加入《革马拉》，这是後来的大师们注解《密西拿》的评论合集，这些文章里再现了大师之间的讨论，每位都依据对《希伯来圣经》的深刻了解，一一阐明《密西拿》中这些决定的涵义及其重要性。这个步骤刚好就是《塔木德》这个字希伯来文字根的最佳注解，意思就是「学习」或「澄清」。

			正如公元六世纪时的设计，《密西拿》和《革马拉》构成了《塔木德》的内容基础。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塔木德》，其形式又因增加了中世纪时犹太智者的评论而更加丰富，尤其是十一世纪住在法国特鲁瓦的辣什拉比所做的评述。《塔木德》是希伯来思想的集结，是所有想依据摩西《妥拉》律法忠实生活的参考书，其地位则因犹太教不同派别而有所差异：正统派视《塔木德》里大师所做的决定，为近乎神的话语般神圣；改革派则认为，这些决定是因应特定的情况和时代背景，不能一概而论。

			然而，不论犹太教赋予《塔木德》多少权威，这部对《妥拉》的百科式论述，仍旧是问题多於解答的一部书。因为《塔木德》在犹太教的至高点上，体现了口传《妥拉》的特点，亦即持续不断地更新犹太人对《希伯来圣经》的了解。所以，直至今日，《塔木德》仍是犹太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活力泉源，学习它的方法，依然还是诠释它。也因如此，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把犹太教视为诠释经典的宗教。

		

	
		
			第二部分 基督宗教《圣经》

			这是世界上翻译过最多次的经典，共计超过四百种语言，如果再加上部分内容使用不同方言来翻译，数量甚至超越两千三百种。它也是发行量最大的书，一年超过四千万本。但它也是一部大部头的着作，因而以阅读完整部着作来衡量，它一定不是被读得最多的。而这座「图书馆」，一千六百年来未曾改变，里面囊括了超过七十本书，由两个大项组成，也就是自公元一世纪起所谓的《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前者集合了耶稣出生之前源自犹太人的文本，後者则是基督宗教初期所写的文献。

			犹太教《希伯来圣经》和基督宗教《圣经》彼此产生差异的原因留待後面讨论，这里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不同之处，就是新教的《旧约圣经》与天主教及东正教的《旧约圣经》并不相同。基本上，天主教和东正教使用的《旧约圣经》是由《希伯来圣经》组成，但还附加几本额外的书，而新教的《旧约圣经》，则只限於《希伯来圣经》。但这并非重点所在，因为对所有的基督宗教《圣经》来说，《旧约圣经》都是相同的。之前，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已经看过《希伯来圣经》的文献，接下来让我们先介绍在天主教和东正教传统中，被选中的那些附加书籍。

		

	
		
			1. 文本

			《旧约圣经》

			在基督宗教《圣经》中，《旧约圣经》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集合了《妥拉》里的五本书，没有任何的增添，称为「五经」，其标题来自希腊文 Pentateuque（这里是法文拼法，英文拼法是 Pentateuch），又称为《五书》或《摩西五经》。它们分别是《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第二部分命名为「历史书」，里面汇集的书一部分属於《希伯来圣经》中的「前期先知书」，包括了《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纪》；而另一部分则来自《圣录》中的《以斯帖记》、《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历代志》。在《以斯帖记》中还增加了《希伯来圣经》中没有的部分：《多俾亚传》、《友弟德传》、《玛加伯上下》。（这三本书未收入新教的《旧约》，因此此处采用天主教思高本的翻译。）

			富教育性、启发性的《多俾亚传》，描述着多俾亚是如何依靠对神的信心，使得失明的老父亲重见光明；《友弟德传》则像史诗，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既美丽又虔诚的年轻寡妇，在身陷重围的同胞中一马当先，透过她的机智和美色的诱惑，赢得了对亚述人的胜利；相反地，《玛加伯上》和《玛加伯下》则对历史本身较感兴趣，叙述公元前二世纪时，犹太人为了恢复政治与宗教上的主权独立，齐起反抗亚历山大大帝的接班人塞琉古一世的统治。《玛加伯上》侧重历史的叙述，《玛加伯下》则为这场战斗添加宗教意义。

			《旧约圣经》的第三部分由「诗歌智慧书」组成：包含一部分在《希伯来圣经》中属於《圣录》的书，有《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以及《希伯来圣经》中所没有的《智慧篇》和《德训篇》。《智慧篇》以长诗的方式呈现，一般都认为作者是所罗门王。但是，这个文本是一位犹太人於公元前一世纪时以希腊文写成，想必作者意图藉着这位伟大智者的加持，展现犹太人之神的高超智慧超越了希腊的哲学家们。写於公元前三世纪和公元前二世纪之交的《德训篇》，成篇时间较早，但也有相似的精神，因为当时在塞琉古帝国的统治下，希腊文化日渐渗入犹太社会之中，因此作者耶稣．便．西拉，特别强调尊敬摩西神圣律法的重要性。

			《旧约圣经》以《先知书》作为结束，这第四部分包含了《希伯来圣经》中属於「後期先知书」的《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等，以及来自《圣录》中的《但以理书》和《耶利米哀歌》，并在《但以理书》中再增加了部分内容，最後还有《巴路克书》。《巴路克书》是公元前六世纪，犹太人遭到流放之後写於巴比伦的，它的作者自称是先知耶利米的秘书，但更可能的成书年代应该是公元前二世纪。此书的重点在於，它呈现出当时四处分散的犹太社群，如何心系耶路撒冷，并努力维持着他们的身分与宗教生活。

			这些只出现在某些基督宗教《圣经》中但又源自犹太教的文本，彼此之间是否有共同点呢？目前我们所见最古老版本为希腊文，在死海手稿中，我们只找到一些希伯来文或亚兰文（或称阿拉姆语）的片段。天主教传统称其为《次经》（或称次正经、旁经、後典、外典），因为它们被视为间接源自犹太传统，相对於原本就保留在《希伯来圣经》中的文本，重要性也就偏低。此外，这些文本中绝大部分很可能是写於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之间，而任何《希伯来圣经》中的文本都不是在这个时期写成。因此，这些书在某些《圣经》的版本中，被排列於《旧约圣经》与《新约圣经》之间，称为「两约之间文本」。

			《新约圣经》

			这一部分的《圣经》，汇集了耶稣逝世後第一个基督宗教团体的着述，按照顺序，里面包含了讲述耶稣生平的四卷「福音书」；叙述第一个基督宗教团体之始的《使徒行传》；以及使徒写给教团的书信，称为「新约书信」，尤其是使徒保罗所写的「保罗书信」；最後还有约翰的《启示录》，通篇就像是对世界末日所作的预言式冥思。

			後面我们会再谈到，公元四世纪末时，这些创教经文为何会被教会选入正式名单（「正典」）中。也在同一时期，这些经文被认定为《新约圣经》，而希伯来文经文则成为《旧约圣经》。但在继续讨论之前，为了了解如此区分的意义，必需先阐明新旧约的这个「约」字，它是一个希腊字的拉丁文翻译，意为「合法的协议」，而这个字本身又源自希伯来文的「联盟」，正如我们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所看到的，神与以色列之间建立的盟约，对希伯来人的历史认同起关键作用。

			基督徒选择了这个「盟约」，从此以「新以色列」自居。也就是说，他们是神与之重新结盟的新人民。我们要记住这个观点上的改变，才能够更适切的理解《新约圣经》的经文在宗教上所涵盖的广度。而早期基督徒，就像耶稣一样，他们也是犹太人，故《新约圣经》经文中多次引用《旧约圣经》，并从中提取证明来支持他们的「新联盟」概念。而「新联盟」这个措词或许比「新约」更为恰当。

			福音书

			「福音书」可算是基督宗教中最重要的文本，因为它们的内容直接与耶稣的生平和传道有关。那麽谁是耶稣呢？依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诞生於伯利恒，这是一座非常具象徵意义的小镇，因为大卫王也在这里出生。但是耶稣的童年直到成人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加利利地区的拿撒勒度过，并在那里接受了很扎实的宗教教育，这麽说是因为他的《希伯来圣经》知识十分渊博。至於他的公开活动与公众生活，则是从遇见「施洗者」约翰开始。「施洗者」约翰是一位隐居在沙漠中的隐士，总是劝人悔改，因为根据他的说法，最後的审判之日即将到来。

			接着耶稣开始他持续将近三年的传道，在此期间也找到了他最早的十二位门徒，并与他们一起在加利利地区纵横跋涉。这个时期有两个特别重要的事件：首先，耶稣被描述成一位能行幻术的大师，能够创造许多奇蹟，尤其能以戏剧性的方式治癒病患；再者，他严正的批评法利赛人，谴责他们的虚伪，而法利赛人就是摩西律法的守护者，同时他也批评耶路撒冷圣殿的祭司──撒都该人，指责他们从献祭仪式中获取丰厚的商业利益。也就是在撒都该人的要求下，耶稣被指控在人群中制造混乱，最终在他来到耶路撒冷庆祝逾越节时被捕，由当时的统治者罗马人定罪，并处以十字架的酷刑。

			但福音书中追溯耶稣历史的方式，与今天的历史学家为重要人物撰写生平不同，这些文本的写作年代，是在公元一世纪的下半叶，当时，所有跟事件有关的直接证人都已不存。福音书中关於耶稣复活的记载，成为首批信徒的信仰焦点。就如同信仰的证言般，福音书宣说着复活的「好消息」（福音书希腊文的原意），而这四本叙述耶稣生平的文本，也就在这里画下了句点。

			对信徒来说，耶稣的复活证实了他就是犹太教《希伯来圣经》里预示的「弥赛亚」（希腊文为 Christos），同时也是「神的儿子」。写作福音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说服那些抱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为了加强早期基督徒的信念，好走上这条由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新的救赎之路。每一部福音书的写成都有自己的独特方式，因为它们的主要依据，是早期门徒在不同社团中的传道经历，而每个社团对耶稣在生活中最具有重大意义的教诲、事件有着不同的选择，所以也影响了每一部福音书的结构。

			由於福音书的编写者是在不同的传统中汲取养分，所以连他们所描述的事件也不尽相同，例如：只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叙述了耶稣的童年；而且，即使在如耶稣的处死和复活这样的重要事件上，故事的叙述也经常出现分歧。总之，福音书并不是一份官方文书，它们建构在循序渐进的戏剧性进展上，重点放在传道者耶稣四处巡游布道、历时近三年的活动，并在耶稣复活不久之後结束。

			在《新约圣经》中，四本福音书依序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因为前三本福音里面有许多相似的段落，所以有时又被称为符类福音或对观福音（在希腊文原意为「一起看，一起观察」的意思）。相反地，归於约翰所写的福音，则不论在形式上，以及对耶稣的描述上都有所不同。这里，我们先从《马可福音》开始探讨，之所以如此选择，有两个原因：其一，从基督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它是最全面的，没有遗漏任何重要事件；另一方面，对历史学家来说，这是第一本写成的福音书，而且很有可能作为范本，被《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所参考。对从未读过福音书的人来说，先从《马可福音》开始，应该算是最好的选择。

			依据基督宗教的传统说法，马可与耶稣选定的十二门徒之一使徒彼得，非常亲近。这部福音书的写作，是从使徒彼得在罗马被处决之後开始，当时的罗马皇帝是尼禄，时约公元六十五年。《马可福音》的叙述灵感完全得自使徒彼得的证言，而且对象不再以犹太人为主，因此，与其他的福音书相比（尤其是《马太福音》），较少引用《旧约圣经》。为了向罗马人展现耶稣的强大力量，并说服罗马人相信他的神圣性，马可特别强调耶稣的神蹟，在述及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这一段时，他引用了一位罗马百夫长的感叹：「这个人真的是神的儿子！」

			耶稣开始传道

			〔……〕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　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和他的门徒）到了迦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希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马可福音1：14—22）（和合本译本）

			一般认为，由马太所写的《马太福音》，篇幅较《马可福音》长，背景也完全不同。《马太福音》写於公元八十年前後，当时基督宗教与犹太教两个社团之间，正处於非常尖锐的紧张情势之下，这也是犹太教和基督宗教最终的决裂时期。公元七十年，犹太教徒因耶路撒冷圣殿遭到罗马军团的毁灭，试图依据摩西律法重新组织。这部福音书引用了非常多的《旧约圣经》，想要藉此证明耶稣确确实实就是「弥赛亚」，也用很长的篇幅叙述耶稣的教诲是以摩西律法作为依据。但跟《约翰福音》一样，《马太福音》对於耶稣与自视为摩西律法守护者撒都该人（犹太官方的领导）、法利赛人之间的冲突，有着相当严苛的批评。

			最重要的诫命

			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　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音22：34—40）（和合本译本）

			与《马太福音》写於同一时期的《路加福音》，作者路加是使徒保罗（我们之後很快就会提及）的弟子，他很有可能不是犹太裔。所以，他的写作对象是跟他一样接受希腊文化的读者。路加期许自己能够更富有历史性，所以他按照时间顺序详尽阐述耶稣的生活，也比别人多记载了耶稣出生时的情况。在《路加福音》的记载里，耶稣关怀那些遭到社会排斥的人，由此也见证了神的悲天悯人。书里还记有大量的寓言，都是耶稣为了使人能更加理解他的话而用的比喻，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好撒马利亚人和浪子回头。

			最後一本归於约翰的福音书，跟另外三本福音书的共同点并不多。此书的成书时期可以确定为公元一世纪末期。依据基督宗教的传统说法，身为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约翰，写作地点是在以弗所（现今土耳其境内）。他的写作年代，正值犹太人与基督徒开始分裂，在他的叙述里包含了很多对犹太人的谴责。但若从他对早期基督徒阐述耶稣的信息和其神学意义的观点来看，这本福音书无疑是最成功的。要做到这点，约翰在书中保留了几个关键事件，而这些事件中，耶稣花了很长的时间，解释他为世人带来的救赎。在《约翰福音》序言里有一段介绍耶稣的话，将带给基督宗教深远的影响，大意是：在人类的历史里，耶稣是神的化身，是「圣言」的显化，是神的「道成肉身」。

			救世主──耶稣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约翰福音6：35—39）（和合本译本）

			《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是路加的作品，原是他所写福音书的第二册。在这本书里，路加以历史学家的视角，叙述在使徒的推动下，最早期的基督宗教社团沿着地中海，从耶路撒冷直到罗马的诞生和发展。使徒这个字源自於希腊文的「派遣」，指的是耶稣复活後派遣他的门徒出使任务，去对「万国万族」宣讲好消息。这些使徒也完全无愧於他们的称号，其中有两位贯穿路加书中，这两位重要人物就是彼得和保罗。

			五旬节那天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2：1—4）（和合本译本）

			《使徒行传》的记载从派遣门徒出任务，耶稣的升天，到五旬节当日，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引领和支持门徒开始；接着介绍耶路撒冷初期教团如何组成，以及犹太官方的迫害。就在这一段，大数的扫罗（本名扫罗，出生於大数）出现了，他在前往着名的大马士革之路上归信後，成为基督徒，也就是之後的保罗。保罗对传道的热心，都由他传教之旅的同伴路加深入详细的记载下来，也使得保罗被公认为耶稣基督的使徒之一。

			但保罗一路行来并非一帆风顺，路加的记载里，就特别提到他跟耶路撒冷教团的辩论，也就是所谓的耶路撒冷会议。耶路撒冷教团的负责人是雅各，他们坚持外邦人要成为基督徒必需遵从犹太传统，例如饮食规则和割礼等；而被奉为「外邦人（非犹太人）」使徒的保罗则主张，不需要用这些犹太传统来增加阻碍；彼得则似乎被两派僵持不下的论据夹在中间。除了对早期基督宗教教团生活的详细记载之外，路加的作品还有一个重点，那就是它凸显了基督宗教从公元一世纪开始，就已分成各自不同的派别，并且彼此之间也偶有激烈的争执。

			新约书信

			新约书信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使徒寄给基督宗教教团、地方教会的信件，除了某些信件精确指示要给特定的教团，其他的看来则针对更广泛的对象。其中只有《希伯来书》没有提及作者名字，其余信件都归於某位特定作者：保罗、雅各（很可能是耶稣的兄弟）、彼得、约翰和犹大。这些书信里谈及的主题五花八门，小到对教团生活的简单建议，大至回归真正基督信仰的忠告等。

			这些信件的重要性在於阐明了基督宗教教义最初的基本原则，其中占最大宗的当属保罗的书信，刚好是十二卷（一般认为「保罗书信」共十三卷，《希伯来书》也算的话，就有十四卷），这个数字非常具有象徵意义，因为它对应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族，以及经常被称为「十二门徒」的耶稣首批门徒。但是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这些书信并不完全是保罗所写，只有写於福音书之前的《罗马书》、《哥林多前後书》、《加拉太书》和《帖撒罗尼迦前後书》，可以肯定是保罗的作品。

			对耶稣复活的信念

			〔……〕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矶法看，然後显给十二使徒看；〔……〕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麽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哥林多前书15：3—14）（和合本译本）

			身为基督宗教的第一位大思想家，保罗经常充满热情，一封接一封地藉着书信解释他的想法。他的论据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仅仅依靠对犹太律法（摩西的《妥拉》）的尊重，是不可能得救的，唯有对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怀抱着信心，才能够得救。如果我们只能从保罗的书信中拣选一本阅读，那就非他写给罗马人的《罗马书》莫属。因为在此书中，他相当彻底地阐述了自己的想法。然而，阅读新约书信并非易事，因为自这个时期起，基督宗教思想的精细微妙，已经开始让门外汉觉得复杂难懂了。

			《启示录》

			这是《新约圣经》中最奇异的一段经文，几个世纪以来，它里面蕴含的谜语，令神秘事件的爱好者为之着迷，像着名的「启示录之兽」，其名字就隐藏在具毁灭性的数字「六六六」之中。这本书的文学类型，属於一种在公元前几个世纪的犹太教和公元一世纪的基督宗教教团中都非常盛行的「启示性文学」。它们的共同点在於「揭示」（即希腊文「启示录」这个字的意思）末日到来时的景象，而且在末日之前，永远都有一场正与邪之间的激烈争斗，当然，邪恶势力的失败是必然的。

			本书的写作对象是当时遭受迫害的教团，它们一心希冀着基督的光荣回归能够早日来临。对专家来说，此书的作者可能不是使徒约翰，但肯定受到他的启发。书中主要由一系列预言式的异象组成，并大量的引用《旧约圣经》来佐证。它们像是神圣的启示，来确保并且安慰基督徒，虽然正在遭受残酷考验，但邪恶终将失败，神国的建立亦将结束所有的痛苦。除了这些辉煌的异象，本书的重要性在於呈现早期基督徒对於未来、对死亡之後的幻想。全书的语气令人想起《旧约圣经》中的先知，也让人想起《古兰经》，因为其中好些段落，与《古兰经》都处於同一预言式的脉络之下。

			天启之後

			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惟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21：5—8）（和合本译本）

		

	
		
			2. 基督宗教《圣经》与历史

			《圣经》并不全然是从天而降的，这神圣启示背後的故事，关於《希伯来圣经》也就是之後基督徒的《旧约圣经》，我们已在本书的第一段讨论过。《新约圣经》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也已稍微提及。接下来，我们将更清楚指出《新约圣经》中每本书的起源，并且追溯最後导致「正典」形成的过程。所谓「正典」（希腊原文意为「量尺、规则」），就是一份书单，也就是说，唯有得到教会的认可，承认其内容忠实於使徒见证的书，才能列名於「正典」的名单上。最後，我们会再探讨，基督宗教《圣经》能够流传至今的方法。

			《新约圣经》的起源

			耶稣和他的门徒都是犹太人，他们当时能够参考的文本是《希伯来圣经》。《新约圣经》中经常提到的问题是：这是来自《圣经》的经文吗？还是来自《妥拉》或《先知书》？不要忘了，基督宗教是从一群持不同意见的犹太教徒中产生的。早期的基督徒，是在犹太教《希伯来圣经》中寻找对耶稣使命的解释，并从中确认他就是弥赛亚，也就是神对他的子民所承诺的救世主。这个对《圣经》的解释，也成为创立早期基督宗教教团的使徒们传道的基础。

			慢慢地，在口头传道的同时，很有可能也出现了多样的书面写作，这大多属於零碎的片段叙述，集结的都是关於耶稣最特别、最显着的回忆纪录。在最後一位见证耶稣的目击者离世後，为了确保这珍贵遗产的传递，福音书应运而生。从此，对耶稣生命中富有重大意义的言语、举措的引述和参照，在教会的宗教活动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纪念耶稣和十二门徒的最後晚餐、纪念他的死亡与复活，以及归信者领洗并接受基督宗教信仰的教导。

			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认为，於第一世纪末时，至少四本福音书的写作已经完成：马可於公元七十年前後完成《马可福音》；马太的《马太福音》、路加的《路加福音》（包括《使徒行传》）则完成於公元八十到公元九十年间；约翰的《约翰福音》则完成於公元一百年前後。但当时已经有其他的文本在基督徒的社团之间传播，由使徒写给教团的新约书信就占了绝大部分，《新约圣经》中最早的着名文本，就是由保罗所写的保罗书信，它们写於公元五十年到公元六十三年之间。其他的使徒书信也是在公元一世纪中期到末期这段时间写就，或最晚也於公元二世纪初完成。

			列名於《新约圣经》中的这些编撰者，果真就是这些书的作者吗？在这方面并没有肯定的答案。基督宗教传统认为写作《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的作者，就是耶稣最初十二门徒之中的其中两位成员。但是，大多数的历史学家却不认同，他们认为较有可能的情形是，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受到这两位使徒传道的启发。在古代，把作品归於一位享有盛名的人士，让自己接续其传承是常有的做法，并不会因此就被认为是伪造品。

			相反地，对於马可和路加所写的福音书，专家们的意见则相当分歧，但都比较倾向於基督宗教的传统观念。同样的不确定性也指向约翰的《启示录》，和很大一部分的新约书信，其中也包括了保罗的书信。专家们认为，归於保罗的十二封书信中，有五封很可能不是出自他的手笔，它们的风格相当不同，但之所以都使用保罗的名字，是因为在整个内容上，相当接近保罗的思维。从教会的角度，作者的真伪倒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自一开始，正如之後我们会看到的，教会注重的是，这些都是名副其实的基督宗教文本。

			正典的形成

			这一千六百年来，基督宗教《圣经》的架构没有任何的改变，就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模一样。基本上，《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文本的挑选，在公元二世纪末时就已固定。然而，如果非得要建立一个正式的书目，是否意味着尚有其他文本的存在？尤其是福音书，它们对於耶稣教导的记载，与後来列入正典中的文本有着明显的差异。

			次经福音书

			很多写於公元二世纪的文本并未被选入正典内，并且为了与正典作出区别，将它们称为次经。里头有些看起来精采的内容，是试图填补耶稣生活的空白，并留下一些蛛丝马迹，特别是关於圣诞节的马槽，还有牛和驴子的记载；另外一部分的文本，则与早期基督徒的不同派别有关，尤其是犹太—基督宗教徒，以及诺斯底教派。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些文本是经由早期摒弃它们的基督宗教思想家的提及，大家才得以间接认识，幸好二十世纪考古学的偶然发现，帮我们找回了一大部分。

			在第一时间就归信的犹太—基督徒，虽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但认为有必要尊重摩西律法的所有规定。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後，这群教徒开始被边缘化，一方面，在公元一世纪与公元二世纪之交，犹太教的改革以法利赛派为主，法利赛派觉得，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观念和犹太正统不能兼容；另一方面，把基督徒驱逐出犹太会堂之举，使得基督徒将传教活动的对象转向「异教徒」（非犹太教徒），从而使得对犹太根源的坚持，在新宗教中变得一无用处。

			差异性更大的诺斯底教派也极具影响力，并且其影响远远超越公元二世纪。他们提出的观念是：救赎之发生在於取得秘密真理的知识（希腊文的知识就是诺斯底派的字源），而此真知，基督只透露给鲜少的几位入会者知道。这些深受希腊哲学家的玄学思想所影响的奥秘教诲，很快就受到头几个世纪的主教和基督宗教大思想家的批评和谴责，认为它们过於远离使徒们的证词。

			第一次挑选

			历史学家找出一系列的证据，证明公元二世纪时，基督宗教教会的确以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作为参考书目。被视为首次提及四福音书之一的里昂主教爱任纽，於公元二世纪末在他的写作中提到，他认为四福音书才是唯一、真正「神的福音」的见证。公元一五〇年前後，殉道者游斯丁也写到，在当时的罗马教会中，已经有人开始阅读「被称为『福音书』的使徒回忆录」。

			同一时期，也有各种想要将《圣经》规范化，如同之後基督宗教《圣经》正典的尝试，但最後都遭到否决。像公元二世纪中叶，叙利亚的他提安，将四本福音书汇聚成一部作品，名为《四福音合参》，这个书名的希腊文原意为「四位一体」；之後，又有一位富有的船主，也是主教之子马吉安，尝试倡导他精简到只剩下《路加福音》和数卷保罗书信的版本。他不但谴责连犹太教《希伯来圣经》也包括在内的所有其他基督宗教着作，并认定基督徒必须完全与犹太教的「假神」断绝关系，因而最後遭到罗马教会的驱逐。

			但是，马吉安的企图，很有可能反而促成了最後基督宗教的正典，也就是《新约圣经》的形成。当时基督宗教的教义尚未统一，甚至还差得很远。为了建立一个以当初创立的文本（福音书等）为主的共同核心，不断增长的教派和它们的着作，都共同朝向这个方向迈进。

			正典的决定

			公元三九七年，各地主教齐聚一堂，於迦太基举行了大公会议，建立了基督宗教《圣经》的正式书单，并决定：除了这些「正规化的经典之外，不得有任何书籍以《圣经》之名在教会中宣读……」。对於这次《新约圣经》的选择，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惟有古老的文本，并得到基督宗教教会的证实，才能够确保其中使徒证词的可靠性。

			还有另一个因素也必然造成影响，那就是这些文本必需符合当时成立的基督宗教教义。但自公元三世纪末起，所有的讨论都不再提及那些未列於最後清单之上的文本。只有约翰的《启示录》是唯一的例外，它在迦太基的大公会议建立正典时，恰好再度被拾起放入名单之中。至於《希伯来圣经》的经文，也被保存了下来，尽管相对来说，当时马吉安和他的追随者们还算为数众多。关於这点，有两个重要论据认为《希伯来圣经》的确有其保存的理由：一方面是政治性的考量，基督宗教教会当时状态尚不稳定，需要连结犹太教，因为罗马帝国当局只承认古老宗教；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更重要的神学理由，因为基督宗教是从犹太教《希伯来圣经》中汲取证据，来证明耶稣的确就是承诺给希伯来人民的弥赛亚，因此，很难就此跳过犹太教《希伯来圣经》不顾。事实上，正如圣奥古斯丁在公元四世纪末时所总结的一段话：「《旧约圣经》只不过是罩上一层纱的《新约圣经》，而《新约圣经》只是卸下面纱的《旧约圣经》。」

			跨时代的基督宗教《圣经》

			在十五世纪印刷术发明以前，古典时代，《圣经》一直是由抄经员抄写，到中世纪时则改由僧侣负责。但问题是它们之间总是有些出入，特别是《旧约圣经》。因而关於基督宗教《圣经》的传播，首先要提及的就是翻译的历史。

			七十士译本

			自从基督宗教信仰在地中海沿岸扩散开来後，最初那几个世纪，基督徒的语言，已经因应当时的主流文化变成希腊文。因此，第一本从犹太教《希伯来圣经》翻译而来的希腊文《旧约圣经》──「七十士译本」应运而生。这名称来自一则或多或少带点传奇色彩的传说，据闻将这本由希伯来文翻译到希腊文的《圣经》，归功於公元前三世纪，齐聚於亚历山大港的七十位犹太智者。

			在当时已经忘失希伯来语的地区，这本《圣经》成为当地犹太社团所使用的《圣经》，其中还包括了一部分在犹太教《希伯来圣经》正典中未被选入的书。这里所提及的犹太教《希伯来圣经》的正典，是於公元一世纪末时，法利赛派的拉比为了提振犹太教，以摩西和先知的律法为核心所建立的。这些未被选入的书里头有一部分，可以在基督宗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圣经》中找到。

			武加大译本（又译拉丁通俗译本）

			原先使用希腊文编写的基督宗教《圣经》，包括《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当西罗马帝国不再使用希腊文时，又被翻译成拉丁文版本。但在这些不同的翻译之间出现了一致性的问题。所以公元四世纪末，在当时教宗达玛稣一世的要求下，耶柔米尝试再次将《圣经》从希腊文本翻译成拉丁文。在翻译过程中，他发现了希腊文版本《旧约圣经》中的一些漏洞，便着手从希伯来文经文中寻找「经文的真相」。因此，耶柔米的版本，反而更接近原来《旧约圣经》的犹太来源，最终成为西方基督徒所使用的《圣经》，在公元八世纪时被称为「武加大译本」，并且也是公元一四五五年，古腾堡印制的第一本书。另一方面，希腊文的七十士译本则作为《圣经》的参考本，并仍在东正教教会中使用。

			欧洲语言版《圣经》

			公元一五四六年，在特伦托会议期间，天主教教会决定尊崇武加大译本为「完全官方与正宗」的版本，但因印刷术的发展和新教的改革，使其想掌控《圣经》传布的意愿受阻。公元一五三四年，修士路德提出了德文版的《圣经》译本，其中《旧约圣经》的部分译自唯一的希伯来文本，而《新约圣经》则译自希腊文本。对这位新教的创始人来说，每一位信徒都应该能够直接与神的圣言对话。然而，天主教教会认为，为了能够依照传统忠实的解释经文，还是应该由神职人员来扮演说明《圣经》经文的角色。

			在新教教徒的推动下，公元十六世纪到公元十七世纪间，翻译成欧洲语言版本的《圣经》如雨後春笋般出现。有些翻译自武加大译本，尤其是天主教教徒；其他的则依照希伯来文本的《旧约圣经》，以及希腊文的《新约圣经》来翻译。这个译经运动主要依据寻找出的古代手稿，并且也因为文本之间的相互比较，而开启了文本的分析工作，有点像公元四世纪末时耶柔米所做的一样，尝试找出最接近真实的原始版本。

			我们等等将会讲到，十九世纪时翻译风潮再起，其借助於现代科学的关键性做法，在二十世纪对於《圣经》的重新解读，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关於经文的真实性。这次的翻译，将专业的研究成果列入考虑（古语专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且绝大多数的研究，经常都在宗教机构的监督之外进行。与此同时，因为基督宗教《圣经》的传播方式已然改变，成为一般大众化的市场行销书籍，翻译与出版的大量印制发行，也常让潜在的读者掉入「好」版本的选择困境。

		

	
		
			3. 基督宗教《圣经》的地位和诠释

			在所有的教会中，《圣经》经文一直以来都是基督宗教信仰的基石，那是理解神的计画，以及基督徒使命源源不绝、无穷无尽的意义泉源。也因此，《圣经》在基督宗教社团中，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在宗教生活上，都发挥重要的作用。从最初几个世纪开始，《圣经》就在礼拜仪式和庆典中占据中心位置，事实上，这个传统早在最初的基督宗教社团就已经开始实施。当时是受到犹太教的礼仪所启发，因为犹太社团通常会在安息日那天齐聚在犹太会堂中，并会诵读一段《妥拉》经文，再加上一段评述。

			因此，在天主教徒举行圣餐礼的礼仪（弥撒）时，或是新教、甚至东正教的圣餐礼中，也总是会在会众前高声诵读《圣经》，但彼此之间做法并不一致，例如：天主教的《圣经》诵读会分成三段：首先由一段《旧约圣经》开始，接着是从新约书信或《使徒行传》中选取一段，最後由四福音书其中一本的章节作结束；但是，新教的教会在这个返本溯源的仪式之後，伴随着的是一段讲道，内容会依据基督宗教教团现今的情况，为仪式赋予新的意义。圣餐礼仪的举行，主要依靠的就是坚定的信仰，而这可以回溯到基督宗教传统信仰的源头：《圣经》是神对祂的人民所宣说的话语。

			受到启发的经文

			基督宗教坚信《圣经》的的确确是神所说的话语，这个信念是筑基在对神圣灵感的信心上，亦即《圣经》经文的神圣灵感。如同犹太教对於摩西和先知的律法一般，基督宗教从一开始，就视《新约圣经》的经文为受到启发的经文，注重耶稣复活之後，圣灵降在使徒身上的作用。公元二世纪末，当时的里昂主教爱任纽，特别强调经由使徒所传递的福音书的权威，宣称「经由圣灵的降临〔……〕他们充满了信心，完全确信自己了知一切，并且拥有所有最完备的知识。」

			一些早期被称为教会之父的伟大基督宗教思想家，甚至更进一步保证《圣经》的神圣权威性，认为《圣经》是由圣灵口述而成。公元六世纪末，教宗额我略一世发出声明如下：「凭藉着信心，我们相信这本书的作者为圣灵，本书是由祂所写，由祂口述……。」由此产生基督宗教的坚定信念，毫不动摇地相信《圣经》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差错，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有了转变。

			自文艺复兴时期起的不少改变，将留待下一段我们探讨《圣经》经文真实性的问题时再说。但对於《圣经》是神圣启示的信念，依然是所有的基督宗教教会的基础，即使不再逐字逐句、每个句读都神圣化，但神圣经文依旧神圣。

			经文的真实性

			导致基督徒重新审视《圣经》经文真实性的两个事件，第一是现代科学的出现：在哥白尼（一四七三至一五四三）之後，伽利略（一五六四至一六四二）又再一次地证明了地球围绕着太阳转动，这样一来使得这些传承自古代，并且已经藉由《圣经》流传许久的相反说词，难以继续为人所信。随着时代演进，这样的困难与日俱增，在生物学家达尔文（一八〇九至一八八二）解释生命进化过程时，对於经文的真实性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在今日宇宙缘起的「大爆炸」理论中，达到顶点。这个与现代科学的对峙局面，改变了基督徒寻找和理解《圣经》真相的方式，他们继续寻求《圣经》的真义，但不再把里面所有的故事都当真。例如《创世记》，除了基督宗教的基本教义派，这个古老的开天辟地的故事，今天已被认为只是一个神话传说，只是赋予人类历史意义的故事。但我们不能忘记，对基督徒来说，这个故事依然来自神圣灵感，它指出神在《创世记》中交代了祂创造人类的意义，只是没有描述制造的过程……。换句话说，《创世记》中的叙述虽不科学，但对信徒而言，它的神圣灵感，确保了它的确传达的是神学真理，并为世界和人类的存在赋予了意义。而第二个事件的启动，则引发对《圣经》诠释的重新解读。这与上一节结尾提及的文艺复兴时期有关，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对古代手稿的研究和比较的趋势，产生了一个以更科学化处理经文的方法，叫做「历史批判方法」，他们借助现代科学的帮助（历史、考古、手稿日期、语言研究、古代叙事方式……），并且特别侧重於呈现《圣经》文本产生的历史进程。

			这在基督宗教的范围里，引起了新一波的解经学（这个字源自希腊文，意为「解释」），他们使用这个历史批判的方法，透过将《圣经》里的文本放回其产生的时代，以澄清它的意义。让我们以《马太福音》中，耶稣对信徒关於法利赛人的危险警告为例，自二十世纪中叶死海古卷的发现後，我们才比较能够理解，耶稣时代里犹太教不同团体的多元面向，而它们彼此之间，有时还会就《妥拉》和《先知书》的诠释激烈争辩。在此基础上，历史批判解经学得以确立两件事情：其一，即使不完全赞同他们所有的想法，耶稣跟法利赛派是熟悉的。其二，《马太福音》的写作时间，是犹太教正围绕着法利赛派重组时，在此过程中他们拒绝了基督徒。而此紧张关系，导致了基督徒信仰的不稳定，为了加强基督宗教团体的信念，这位或这些《马太福音》的编撰者，肯定把耶稣与法利赛人辩论的话语放大强化了。而在了解这段时空背景之後，很难让人相信耶稣真的像《马太福音》里所叙述的，曾经「诅咒」过法利赛人。由此产生另一种解读，将历史真相与此神圣的谴责并置，从而透过历史真相来看这个被神圣化的谴责。而这个新的诠释，在二十世纪平息基督徒与犹太人的关系中也具举足轻重的份量。

			诠释的权威性

			如果《圣经》经文的表达，其真理并不总是那麽明显，又完全无可争辩，那麽，有一个问题一定不可避免会被提出，也就是：谁有这个权威来决定《圣经》意义的对错呢？这个问题跟基督宗教本身一样的古老，因为正如《使徒行传》里所证明的，从一开始就有人提出这个质疑。到了近代，这个问题尤其在新教的宗教改革时，造成最大的反弹，事实上，依据路德的观点，权威唯独在《圣经》自身，但也唯有在圣灵的推动下，才可以涌出基督宗教信仰的真理，因为，圣灵既为《圣经》的启发者，也是《圣经》诠释的指引。

			天主教和东正教教会，也赞同圣灵双重身分的概念。然而，与新教相反，他们并不认同把《圣经》放在绝对的首要位置，他们认为《圣经》在基督宗教信仰中，仍然是主要的权威没有错，但它的诠释，则需要依据由最初几个世纪的教会之父所形成的传统（天主教称为圣传）。在天主教来说，这甚至是一个教条，他们视《圣经》与传统，都是由相同且唯一的源头──神所启发，并透过圣灵在人类历史上所行的事蹟之结果。

			即使是神圣的启发，但作者却还是人类，有着人类的限制。公元一九九三年天主教宗座《圣经》委员会，有一份题为《教会中圣经的诠释》的文件，就像在这份文件中所做的总结一般：「神的永恒话语具体体现在历史上的特定时期，在一个社会和文化环境都非常确定的时期，谁渴慕听到神的话语，就要谦卑地、在祂会让人察觉到的地方寻找，并且接受必要的人类知识的援助。」总之，一个新的《圣经》诠释，会被天主教教会当局接受或排斥，端赖它是否保持在由《圣经》和传统所订定的固定概念之内，而这个传统也被认为是基督宗教信仰的神圣宝库。

			这是与新教教会最主要的区别，新教教徒并不一定放弃传统，至少不放弃最早几个世纪教会之父的传统，但他们并不圣化传统，因此，传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与《圣经》的权威性相提并论。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特别崇尚阅读《圣经》的新教教会的繁衍与扩散。因此，即使一些主要的新教教会，借助现代知识而更新了对《圣经》的诠释，新教的基本教义派却仍愿意继续阅读《圣经》，并视《圣经》为神的口述，是一字不漏、包括标点符号都被完整抄录下来的神的口述。如同所有宗教的基本教义派，犹太教、伊斯兰教，甚至传统天主教，都在现代科学的作用下，看到了对信仰造成威胁的根源，在他们看来，现代科学动摇了人们对信仰的坚定，带来怀疑，从而削弱了信仰的根基。

			耶稣真的存在过吗？

			今天，没有任何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会重新质疑耶稣存在的问题，因为有好几位大致来说，是非基督徒作家的证词被保存了下来，其中包括：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维奥．约瑟夫斯，死於公元一世纪末（将近公元一〇〇年），在他的作品《犹太古史》里，曾经提及耶稣。即使原稿现已遗失，相关的那段文字或许被抄写员修饰过，但他的引文依然被认为是真实可靠的；还有公元二世纪初期的三位拉丁作家，小普林尼、塔西陀与苏埃托尼乌斯，他们在写到早期基督徒崇拜时，也间接的提及「基督」；稍晚，在犹太法典《塔木德》的几篇叙述中，讲到关於最初几个世纪，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争议时，也提到了耶稣。

			一段「话」，数本着作……

			让我们总结一下这段基督宗教《圣经》和它的历史。首先是诠释在基督宗教里所扮演的基本角色，不要忘了，从一开始的基督宗教文本，也就是《新约圣经》，本身就是来自於双重诠释：一、特别在福音书里可以看到，依据对耶稣复活的信念而对耶稣生平和教导所做的阐释；其二，是对《旧约圣经》的解释，早期的基督徒在《旧约圣经》中挖掘关於弥赛亚的论据，以肯定死里复活的耶稣，就是应许给犹太人民的弥赛亚。

			对基督徒来说，要了解《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只能以耶稣的复活作为依据，来彼此对话、互相参照。因此，若以「书本宗教」来介绍基督宗教，会被大部分的基督徒认为太过狭隘，因为跟《古兰经》相反，《圣经》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整柜书。而且更根本的是，对於基督徒来说，这些不同的书，只是各以不同的方式证明，唯一的「神的话语」就是耶稣。

		

	
		
			第三部分 《古兰经》

		

	
		
			1. 文本

			这一千三百年来，穆斯林所拥有的唯一一本圣书，就是《古兰经》。这本包含了所有伊斯兰教根本教义的圣书，与《圣经》大不相同。首先，它不是历史的记述，书里没有关於穆罕默德的生活纪实；并且，它不是以作者受神感召而写的方式呈现，《古兰经》从头到尾记载的，都是神对祂选择的信使所说的话语。对穆斯林来说，《古兰经》的唯一作者是神，穆罕默德只是祂的使者。

			再者，伊斯兰教并不采用启示的说法，而是使用「降示」这两个字，依据《古兰经》，神的话语经由天使加百列（吉卜利里）「降示」给先知。所以，《古兰经》是由穆罕默德接收，并且记忆起来的神圣话语集结而成，记忆起来是为了能忠实再现给当时的人。在阿拉伯文里「古兰」的意思就是「念诵」，这就更加强调了《古兰经》的基本特质，也就是说，它是一本经由口头传播的文本。而从《古兰经》里头的许多篇章可以看出，神使用的语言是阿拉伯文，它是古典阿拉伯语的根源，所以，只有使用这个语言所阐述的《古兰经》，才是真正的《古兰经》，因而这个语言也由此被视为神圣的语言。

			至今，全世界的穆斯林仍然以这最初的语言，学习并读诵《古兰经》的经文，他们认为，唯有这个语言才能够让人真正听到，并且了解神圣的话语。自穆罕默德离世後，所有神的话语就全部集结在一起，成为这本唯一的书，里面由被称为「苏拉」的一百一十四个章节组成，并以由多至少的方式排列，也就是说，从最长的篇章（苏拉）开始，节节递减至最短的篇章。只有第一苏拉，也称为开端章（法谛海）是唯一的例外，它的篇幅很短，以祈祷文的方式宣示信仰，有点像天主教的〈主祷文〉。

			《古兰经》的降下

			我只本真理而降示《古兰经》，而《古兰经》也只含真理而降下，我只派遣你做报喜信者和警告者。这是一部《古兰经》，我使它意义明白，以便你能从容不迫地对众人宣读它，我逐渐地降示它。（17：105—106，马坚译本）

			《古兰经》的困难之处

			对绝大多数的穆斯林来说，《古兰经》从天而降的方式是最完美的。但对非穆斯林来说，这个所谓与生俱来的尽善尽美却不容易领会。因为缺少任何关於时间或是主题的排序逻辑，《古兰经》的零碎与松散，使得它阅读起来让人感觉格外的困难。即使它的标题好似明指一个精确主题，但是大部分的章节又蕴含了千变万化的内容，同时处理多个彼此之间没有明显关联的题目。

			而同一章节中文学形式的多变，更加深阅读时的奇异感受，例如：一个充满诗意的召唤，可能完全没有预告，就突然接上一段圣经中的情节回顾，或者先知的嘱咐，甚或语带威胁的警告。大体来说，《古兰经》的内容常是尖刻严厉的，除此之外，同样的信息会经常性的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章节中反覆提示，这样一再重复的特性，让《古兰经》的风格更增添了咒语的色彩。而其他语系的读者，还必需借助翻译本才能阅读，所以更会因为无法感受原始语言的音乐性而感到迷茫，这原始语言的音乐特质，在需要经由背诵《古兰经》而生的说服力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总之，对一个门外汉来说，打开伊斯兰教的圣典，就像一个城市人，突然被送到沙漠中一样茫然，而且必定会立刻分不清东南西北，以致迷失了方向。

			《古兰经》的内容

			让我们再次强调，穆斯林信仰的精髓就在《古兰经》之中，但是，是以分散的方式呈现。为了便於引介，我们以主题来分类，先从信仰开始，然後是实践。然而请记得，这两个面向在穆斯林宗教信仰中，事实上是不可分割的。

			信仰

			神在《古兰经》中无所不在，这不容妥协的一神论，在经文中被不断的肯定，并且不停的重复。这是穆斯林信仰的中心支柱：「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永生不灭的，是维护万物的。」（3：2，马坚译本）在闪族文化中，安拉（又译阿拉）一直是统治其他神只的神，而现在则成为绝对独一无二，并且超越一切的神，没有任何的生物、甚至令人崇拜的偶像，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这些在《古兰经》许多段落中不断提及的呼吁，最初是向穆罕默德时期的多神教徒贝都因人提出，同时也针对在《古兰经》中被称为「有经者」（People of the Book）的基督宗教徒和犹太教徒，它们同样被谴责为多神教信徒。为何把犹太教列为多神教的原因并不清楚，但对於基督徒，则很明显的指向基督宗教教义中三位一体，亦即一神分三（圣父、圣子、圣灵）的概念，「不要说：『三』，停止这样做……」在《古兰经》中祂反覆地要求。

			「真主是天地的光明」（24：35），独一无二的真主是尽善尽美的，祂的称谓包括了崇高、有洞见、全能、全知和智慧；祂同时是统治者、忠诚者，也是保护者。但在这些之上，祂首先更是创造者，只有祂不是受造的，所有存在的一切，都从祂而来，也将回归於祂。祂是「前无始後无终的」（57：3），一切从祂开始，也都随祂结束。所以，关於死後复活和审判日的最终定夺，究竟可否通往另一个生命，在一个超越尘世如天堂般的花园中生活，都由神，其至高的审判来决定。

			最後审判的主题贯穿了整本《古兰经》，经文中无数次提及这最後的一日是「毫无疑义」（42：7）的，藉此来提醒信徒，他们所有的行为都会迎来最终的报偿，而且神永远信守祂的承诺。《古兰经》中不断的提醒：经由这降示给穆罕默德的神圣话语，神再次更新了祂曾与希伯来人民，以及基督徒之间的盟约。这个对人类的承诺，主要针对的是未来，因为在这尘世间的生命，到头来只是幻觉而已。因此，神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救赎施予者」，对那些遵守盟约的人来说，在「伊甸园」的永恒幸福得到了保障；而那些毁约、背义的人，则将遭受永恒的「恶所」，也就是地狱的折磨和苦难。

			但是，神是公平公正而且又宽容的，所有的苏拉，除了第九章，都宣告着同样的内容：「真主是至仁、至慈的。」这是因为人类，也就是古兰经的信息所不断传送的对象，性格既脆弱又反覆无常，而且总是遗忘神圣的指示，尤其是对其中最重要的一则：不要把这唯一的神与其他神只混在一起相提并论，就像这一段经文所描述的：「他们忽略了诸天与大地之间多少的迹象？可是他们仍然（高傲地）避开它们！除非把（其他的伪神）与他（安拉）联系在一起（作为伙伴），他们大多数就不信安拉。」（12：106—107，仝道章译本）

			赞颂安拉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至仁至慈的主，报应日的主。我们只崇拜你，只求你佑助，求你引导我们上正路，你所佑助者的路，不是受谴怒者的路，也不是迷误者的路。（1，马坚译本）

			为了把人类放回正确的道路上，慈悲的神，为他们派遣了先知，在《古兰经》中时常以「那些会发出警告的」来描述他们。事实上，这些先知的主要任务，只为警告人们「相会之日」，也就是人与神相见那一日，在神的面前，他们的一切将无所遁形（40：15—16）。这些神的使者，穆罕默德的前辈，在《古兰经》中占了重要的位置，他们也作为对神顺服的表率。因此，真正的信徒叫做穆斯林，穆斯林就是「那个顺从者」的意思，就像穆罕默德和先知们，他们真正地遵循由《古兰经》所「规划出的道路」，也就是伊斯兰教法（音译为沙里亚）。《古兰经》在提出这伊斯兰教法的同时，也一并提出信仰的规则与实践时的建议。

			实践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所谓「五大支柱」（五功）的根源，这五大支柱是指：证信（信仰的证词）、礼拜（谨守拜功）、斋戒（在斋戒月份期间禁食）、施天课（救济穷人）和朝觐（一生之中到麦加朝圣一次）。第一部分的证信直接来自《古兰经》：「安拉是唯一的真主，除了祂以外再没有其他的主。」而传统上会再加上第二部分的「而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礼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崇拜神，并谦虚的祈求祂的原谅，依据《古兰经》，礼拜必需一天重复数次，而且严格要求星期五应当参加社区祈祷，这在名为「聚礼（又称主麻）」的章节中有明确的规定（62：9—11）。《古兰经》中描述信徒「鞠着躬，叩着头」（9：112），并要求他们做礼拜时「朝向圣寺（即天房〔克尔白〕）的方向」，圣寺位於麦加。

			独一无二的神

			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永生不灭的，是维护万物的；瞌睡不能侵犯他，睡眠不能克服他；天地万物都是他的；不经他的许可，谁能在他那里替人说情呢？他知道他们面前的事，和他们身後的事；除他所启示的外，他们绝不能窥测他的玄妙；他的知觉，包罗天地。天地的维持，不能使他疲倦。他确是至尊的，确是至大的。（2：255，马坚译本）

			《古兰经》的一段经文强调，施天课特别旨在帮助贫困的、欠债的人，以及奴隶，这样的做法可以净化信徒。禁食的施行则是在赖买丹月（斋戒月）的期间，也就是《古兰经》被降下的月份，从日出直到日落必需斋戒（2：183—187）。当然也有一些特别情况可以得到减免，但条件是，在之後非禁食的日子时要补回。至於到麦加朝觐，《古兰经》中详细说明，凡能旅行到天房的，人人都有朝觐天房的义务（3：97），从在一年里的哪一个月份应该去，乃至规则与仪式都有明确规定，并且信徒仍然奉行至今。

			除了这些宗教的指示，《古兰经》在逐章逐节中，也阐明了不少关於在由信徒组成的社群里，个人道德、家庭生活，乃至社会行为的规则。最重要的道德原则，相当接近於神向摩西所揭示的「十诫」里的概要，那就是：信徒必需是公正的、善待家人、不杀人、不偷盗、不说谎或诽谤、不通奸。《古兰经》也提及关於复仇的律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依据当时闪族文化的判决，不可以施加超过所受伤害的惩罚。《古兰经》也表达了关於饮食的主要禁忌，要戒酒、血和猪肉。

			针对目前伊斯兰教的喧嚣情势，有两个主题，「吉哈德」和妇女的地位，值得在这里稍作详尽一些的解释：吉哈德（某些情况下常被翻译成「圣战」）这个字的意思，是「作出努力」，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奋斗」，而且这条适用於所有信徒的指示，常在《古兰经》中，与「在神的道路上」这个语词连在一起。这个宗教术语，同样适用於扞卫真正宗教的战争，或者为了强化社群、乃至信徒个人而努力，当然，前提是对於圣言的全然顺服。就像《古兰经》中的这段话所强调的：「一般归信」的人，是那些「用自己的财产生命，在安拉的道上出征的人」。（8：72，王静斋译本）

			同样有所差异的，就是《古兰经》中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描述。正如我们在阅读第四章「妇女」时很快就会注意到的，在经典中女人的确比男人低下。然而，在《古兰经》中某些为妇女所立的法，却也标示了这些法令在当时主流文化中的进步，例如：继承，女人得享男人的一半，在当时是前所未有之举。但在婚姻中，女人仍有许多的义务必需顺服，尤其是展现绝对的贞洁。至於直到今日还争议不休的面纱问题，那是因为在《古兰经》中，并没有非常具体的说明女人该如何隐藏自己的魅力。

			面纱

			戴面纱通常是依据《古兰经》中的两段话而来的：「你对信女们说，叫她们降低视线，遮蔽下身，莫露出首饰，除非自然露出的，叫她们用面纱遮住胸膛，莫露出首饰，除非对她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父亲，或她们的丈夫的父亲，或她们的儿子，或她们的丈夫的儿子，或她们的兄弟，或她们的弟兄的儿子，或她们的姐妹的儿子……」（24：31，马坚译本）和「先知啊！你应当对你的妻子、你的女儿和信士们的妇女说：她们应当用外衣蒙着自己的身体。这样做最容易使人认识她们，而不受侵犯。」（33：59，马坚译本）

			一本人类的指引

			在本章划下句点之前，让我们再次强调：《古兰经》是穆斯林信仰的基础，但它并不是一本由於作者受到神的启发而写的着述。相反地，依据伊斯兰教的传统解释，它是神直接向穆罕默德所宣说的话语，而且穆罕默德在其中完全没有自行添加或删减。回顾《古兰经》中描述自己的不同方式，可以总结出它对信徒的影响：「以阿拉伯语为基准」的《古兰经》，说自己是「光」，是正确道路的「规范」。在这个意义上，它以自己为信徒真正的指引者自居，「这部经，其中毫无可疑，是敬畏者的向导。」（2：2，马坚译本）因此，对人类来说，只有一个得救之门，那就是：追随神的话语，亦即《古兰经》中所列举的确切真理，但这些话语并不只局限於阿拉伯人，它是针对全人类，就像《古兰经》中讲到先知的使命时所说的：「我只派遣你为全人类的报喜者和警告者，但世人大半不知道。」（34：28，马坚译本）

			不要说「三位」

			信奉天经的人啊！你们对於自己的宗教不要过份，对於真主不要说无理的话，麦西哈．尔撒（耶稣）──麦尔彦（玛利亚）之子，只是真主的使者，只是他授予麦尔彦的一句话，只是从他发出的精神；故你们当确信真主和他的众使者，你们不要说三位。你们当停止谬说，这对於你们是有益的。真主是独一的主宰，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他绝无子嗣，天地万物只是他的。真主足为见证。（4：171，马坚译本）

		

	
		
			2. 《古兰经》与《圣经》

			《古兰经》的信息，将自己定位为接续在犹太教和基督宗教的神的启示之後。除了引用被视作神圣经典的犹太教《妥拉》和基督宗教福音书之外（9：111），我们也发现《古兰经》多次提及《圣经》里的重要片段和人物。对历史学家来说，《古兰经》引用《圣经》里伟大人物的这种隐喻方式，显示出对於穆罕默德和他同时代的人而言，《圣经》里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的是，穆罕默德并不是《古兰经》的作者，因此对穆斯林信仰来说，这并不是穆罕默德借用在他之前的文本。此外，这些文本的引用，也不像基督徒在《新约圣经》中引用《旧约圣经》的做法一样，在《古兰经》，亦即神所说的话语中，只是以「回想」和「确认」的方式，来介绍这两段在它之前的神的启示。

			启示的连续性

			我确已降示《讨拉特》（《妥拉》），其中有向导和光明，归顺真主的众先知，曾依照它替犹太教徒进行判决，一般明哲和〔……〕我在众使者之後续派麦尔彦（玛利亚）之子尔撒（耶稣）以证实在他之前的《讨拉特》，并赏赐他《引支勒》（福音书），其中有向导和光明〔……〕我降示你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以证实以前的一切天经……（5：44—48，马坚译本）

			跟《圣经》相关的回顾，分散在整部《古兰经》中，由创世记、复活，以及先知三大主题组成。接下来，我们将依序一一探讨和检视，再讨论如何理解由《古兰经》所提供的信息。

			创世记

			《古兰经》中无数次提及世界及人类的起源，都跟《圣经》里《创世记》的叙述相当近似。就像希伯来人的神一般，安拉用祂万能的话语创造：「当我要创造一件事物的时候，我只对它说声『有』，它就有了。」（16：40，马坚译本）「他在六日内创造了天地」（7：54，马坚译本）。安拉赋予地球所有人类的需要，祂也从泥土中创造亚当，「并将他的精神吹在他的身体中」（32：9，马坚译本），从亚当的身体中，祂又拉出了他的妻子。在《古兰经》中，并没有提及亚当的名字，但也视这对夫妻为人类之始（4：1），祂也忆及他们所犯的错误，以及被驱逐出「伊甸园」的故事（7：19—27）。

			撒旦在这里扮演的仍是诱惑者的角色，他也被称为伊布力斯，因不肯跪拜亚当，而被神逐出成为堕落天使。除了这个不服从的角色，《古兰经》里非常重视天使，他们的主要作用就是不停提醒对神的赞美（31：20），并在人类身边成为中间人，将讯息传递给先知。在所有天使中，毫无疑问最重要的就是吉卜利里，也就是《圣经》中的天使长──加百列，他的名字提醒人类他就是神的「代言人」，《古兰经》中也宣称，神的话语经由他的传递，降下给先知穆罕默德（2：97）。

			复活

			整部《古兰经》都指向对终极归宿的期待，也就是：复活、最後的审判，和对信徒应许的来世生活。对「死亡後的希望」这个主题，在公元前最後几个世纪的犹太教中宣扬过，也出现在之後信仰耶稣复活的基督宗教中，而在《古兰经》中提及，则证明了《古兰经》也重拾此一主题。《古兰经》里的许多段落，都非常近似於那个时期所谓「末日」的文学着述，但大部分都没有被犹太教和基督宗教的《圣经》保留下来，唯一的例外，是《新约圣经》中的约翰《启示录》。

			《古兰经》中提起终极末日的方式有好几种，最常见的表达用语是「复活日」，也有「复活时刻」、「末日」、「审判日」，或是「报应日」等不同措词。在这一日，每一个人的最後归宿，将依据他过去一生所做的罪恶或善功而永远的确立下来。跟《圣经》一样，只有神知道这终极阶段来临的时间表，尽管在很多方面都让人感到恐惧，但透过它却可迈入第二次的创世记。而且在其中，最好的信徒将拥有位列於神身边的特权。虽然《古兰经》中对於最後审判和来世生活有其独特的描写，但我们也在其中找到天堂和地狱的概念：天堂经常被描写为一座丰饶的「花园」（天园），复活的人在那里可以找到梦寐以求的一切；地狱则是最糟的刑罚之处，是由火和渴统治着的火狱。

			先知

			如同《圣经》一般，《古兰经》中的先知也是在人类身边的「神的特使」，并且神已经反覆地藉由他们传递了好几次讯息。《古兰经》中大量提及这些在穆罕默德之前的先知，标示出由启示到启示之间的连续性，以及《古兰经》在其中的定位（见後面引文）。这些先知大部分都是《圣经》中的人物，所以一方面显现出《圣经》与《古兰经》之间有着明显的关联，因为很多在《圣经》中所记载的事件，也在《古兰经》中忆及；另一方面，尽管两经之间有着差距，却同样在最大程度上肯定这些神的使者。在他们之中，有三位先知值得我们专门探讨，他们是《古兰经》中穆罕默德的前辈里最重要的三位，分别是：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在《古兰经》中的翻译则是易卜拉欣、穆萨和尔撒）。

			亚伯拉罕（易卜拉欣），这位在《圣经》中的族长，在《古兰经》中也一样是伟大祖先的角色，只不过，在这里变成穆斯林的祖先。在《古兰经》中忆及《圣经》里关於亚伯拉罕的重要片段是他牺牲他的儿子，对於这可作为典范的服从，神的报酬就是让此举因神的阻挠而幸运地中断（37：101—107）。虽然在《古兰经》中并未提及这位儿子的名字，但穆斯林传统认为他是易司马仪（伊斯兰教译法），然而在《圣经》中这个儿子则是以撒（新教译法）。穆斯林传统的依据是《古兰经》中的另一段经文，其中确定亚伯拉罕得到易司马仪的帮助，重建圣地麦加的卡巴天房（克尔白）（2：125—127）。总体而言，在《古兰经》中关於亚伯拉罕的赞词，就是他是对神圣意愿绝对顺服的完美范例，经文中也强调他是第一位穆斯林，同时也是顺服神的信徒团体之父（22：78）。从这个意义来看，《古兰经》中还有另一个片段（3：65—77）强调：亚伯拉罕「既不是犹太教徒，也不是基督宗教徒」。

			先知的传承

			你们说：「我们信我们所受的启示，与易卜拉欣（同易卜拉欣，即亚伯拉罕）、易司马仪、易司哈格（以撒）、叶尔孤白（雅各）和各支派所受的启示，与穆萨和尔撒受赐的经典，与众先知受主所赐的经典；我们对他们中任何一个，都不加以歧视，我们只顺真主。」（2：136，马坚译本）

			在《古兰经》中被提到的次数比亚伯拉罕（易卜拉欣）还要多的，就属摩西（穆萨）了，他被特别称为「神的对话者」（4：164）。关於这点，引用的是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十诫的《圣经》故事，在《古兰经》之中，也提供了感人的版本（7：143—145），除了几个小细节，《古兰经》中的摩西，不论是生活、还是在扮演的角色上，都和《圣经》的引述相当近似。其中，我们可以找到摩西带领人民逃离埃及，在沙漠里历经四十年，以及神赐予他们「福地」的片段（7：137）。同时也提及了他所遭遇的种种困难，以及当他的人民背离真正的信仰时，他不屈不挠的毅力。不过，比任何一位先知都更重要的是，他被写成是穆罕默德的伟大先驱，并且认为在《讨拉特》和《引支勒》中，都先後宣告了穆罕默德的来临，这在《古兰经》中特别献给摩西的一段经文里可以看到（7：157）。

			至於耶稣（尔撒）的叙述，在《古兰经》与《圣经》（尤其是基督宗教《圣经》）中的差距比较大，然而《古兰经》里还是有许多相关事件的记载与基督宗教的记载相近。尤其是对耶稣的神秘出生所作的描述，是在将「圣灵」吹入童贞女──玛利亚（麦尔彦）之後，也用了很大的篇幅叙述神准许耶稣施行的许多神蹟。而跟基督宗教的耶稣最主要的差别，则在於两个基本观点：其一，他不是死於十字架上，「他们没有杀死他，也没有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古兰经》中的一个片段这麽认为，并说这只是一个「猜想」（4：157—158）；其二，耶稣不能被认为是「神之子」，这违背了《古兰经》所传导绝对一神的信仰，跟亚伯拉罕、摩西，甚至所有的先知一样，包括穆罕默德，「玛利亚之子」耶稣，只是一位凡人（5：75）。对於这一点，《古兰经》数次提及，并始终坚持，但也同时宣扬耶稣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先知，特别的是，他宣告了下一位神的使者，名为艾哈默德，也就是穆罕默德的另一名字，意为「赞美」。

			耶稣宣告穆罕默德

			当时，麦尔彦（玛利亚）之子尔撒（耶稣）曾说：「以色列的後裔啊！我确是真主派来教化你们的使者，他派我来证实在我之前的《讨拉特》，并且以在我之後诞生的使者，名叫艾哈默德的，向你们报喜。」当他已昭示他们许多明证的时候，他们说：「这是明显的魔术。」别人劝他入伊斯兰〔……〕他们想吹灭真主的光明，但真主要完成他的光明，即使不信道的人不愿意。他曾以正道和真教的使命委托他的使者，以便他使真教胜过一切宗教，即使以物配主的人不愿意。（61：6—9，马坚译本）

			肯定还是决裂？

			我们可以把《古兰经》视为对《妥拉》或福音书的提醒和肯定吗？如果是的话，又能够确认到什麽程度呢？毋庸置疑的是，就本质来说，关於世界人类的起源，抑或是最後终结的描述，《古兰经》与《圣经》的差别不大。但是，关於穆罕默德之前的先知们，关於他们所传达的神圣启示，《古兰经》的确认却反而导向了分裂。依据《古兰经》，藉由新的使者，仁慈的神决定重新更新祂的契约，因为犹太人和基督徒背离了曾经提供给他们的盟约，已经「迷路」了。而这也就是为什麽真正的亚伯拉罕、真正的摩西、真实的耶稣，在《圣经》里找不到，只有《古兰经》中才有。

			此外，神这一次的启示宣布得清楚又明确，就像《古兰经》其中一段经文所强调的：穆罕默德是「众先知的封印」（33：40）。神的启示，也就是真正的神的话语，在《妥拉》和福音书中都还没有接收完全的，到穆罕默德划下句点。神再次向信徒们保证：「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5：3，马坚译本）因此，《古兰经》并不以在犹太教、基督宗教旁边的另一个新宗教的基础显现，相反地，它声称自己组成的是真正的宗教，是独一无二的神一直以来所期望的，也是唯一的宗教。

		

	
		
			3. 《古兰经》与历史

			追溯《古兰经》的历史会碰到一些难题。第一个难题是，对绝大多数穆斯林来说，《古兰经》的讯息就如同「书」里所描述的一样，是降下给先知的讯息。然而，这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古兰经》，清楚指出神圣启示的传递分成了好几次，并且历时二十年左右，这也是我们在这一章的第一部分即将讨论的主题；另一个困难则在於，它触及了伊斯兰教特别棘手的问题，也就是《古兰经》的神圣地位，它被视为从头至尾，完完全全就是启示的书。那麽，这神圣启示是如何演变成书？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二段讨论。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手边现有的资料主要是历史记载，而穆斯林传统就由这些历史叙述衍生出来。虽然这些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神话，但我们也不能就此认定，所有的叙述纯粹出自文学上的虚构。此外，现代历史的研究也带来些拨云见日的效果，让我们得以描绘出这段历史的轮廓，然而，离完全的清楚明白还是有段距离。还要提醒的是，关於假设这件事，即使其论据得到了很好的支持，我们还是不能就此视之为绝对的肯定。历史批评也是一样，绝不会声称对於伟大宗教经文的内容，不论是《圣经》还是《古兰经》，已经确证了真理。而一个宗教的可信度，也不会狭窄到仅有一种历史可能性，一个仅由其创始文本，及其代代相传所带来的唯一可能性。

			启示

			关於启示，《古兰经》没有给出具体的日期和真实的事件，至於穆罕默德的生平，也没有太多的细节。依据穆斯林的历史传统，穆罕默德於公元五七〇年前後出生於麦加，这个城市是重要贸易路线和朝圣地的交会处，而今天的伊斯兰圣地──卡巴天房（克尔白），曾是一个安放当地各游牧部落神只的神殿。出生时就已丧父的穆罕默德，约於七岁左右又失去母亲，在收养他的祖父也去世後，孤儿穆罕默德被叔父阿布．塔里布接去，在叔父的身边长大，并且跟随着叔父在沙漠之路奔波，慢慢地也熟悉了商队这严酷的职业。《古兰经》曾暗示过穆罕默德生命的这一部分，提及：「难道他没有发现你伶仃孤苦，而使你有所归宿？他曾发现你徘徊歧途，而把你引入正路；发现你家境寒苦，而使你衣食丰足。」（93：6—8，马坚译本）二十岁左右，穆罕默德受雇於一位富有的商妇赫底彻，为其经营商队。这位年轻的寡妇，比穆罕默德稍微年长，几年之後成为他的妻子，在赫底彻於公元六二〇年去世之前，穆罕默德都没有再娶。性喜沉思的穆罕默德，养成定期到麦加附近希拉山洞隐居的习惯。约於公元六一〇年到公元六一一年间，在其中一次的静修中，神透过天使加百列（吉卜利里）向穆罕默德第一次讲话。这第一次的启示，正值赖买丹月（斋戒月）期间，可在《古兰经》中由此命令开始的章节中看到：「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96，马坚译本）

			依照传统的说法，先知既不会读也不会写，如此更是向穆斯林展现《古兰经》启示的神奇特质。当先知最初接到神圣启示时，他非常惶恐，赫底彻平抚了他的惊惶，他也得到了周边亲友的支持，包括日後成为他的第一位继任者，亦即穆斯林之首「哈里发」的朋友──阿布．伯克尔，和後来娶了他女儿法蒂玛的堂弟──阿里。穆罕默德继续静修，其他的启示随之到来，追随他的弟子日益增加，弟子圈也逐渐扩大，但他的讯息却引起大部分麦加居民的反感，甚至包括他自己的家族。面对愈来愈多的敌意，穆罕默德和他的同伴们最後被迫於公元六二二年离开麦加，到位於麦加北部三百五十公里处的叶斯里卜避难。这个後来被称为「希吉拉」（迁徙之意）的事件，正标示着穆斯林时代的开始。

			叶斯里卜之後改名麦地那（麦地那意为「城市」，取先知之城的意思），穆罕默德在此开始组织信徒社团，并成为政治与宗教的领袖。在神圣启示的支持下，前後持续将近十年的时间，他必需面对拒绝改宗真正信仰的犹太教徒与基督宗教徒们，以及麦加当局对其出兵。但穆罕默德是位精明的战争领袖，最终战胜了敌人，并於公元六三〇年，订定第一次的麦加朝觐，而且摧毁了天房里原本保有的所有偶像。同样依据传统，公元六三二年的伟大朝圣之旅，也是穆罕默德离世那一年，是伊斯兰最终胜利的标志。自此，如同《古兰经》其中一段所提及的：「污秽、不洁净」的多神教徒，再也不准他们接近成为「圣寺」的天房了（9：28）。

			如前所述，依据穆斯林本身的传统，《古兰经》的启示历时二十年左右，从公元六一〇年到公元六三二年。《古兰经》中保留了穆罕默德传递一段段连续性启示时周边历史环境的演变。而穆斯林学者也很早就尝试，藉着研究启示时的周围情况来建立一个年表。这里，我们选用《古兰经》中跟穆罕默德在麦加时期和在麦地那时期有关的章节，来探讨其中的区别，这样的划分是广泛的共识，即使现代的历史研究能做得更加精细，但却还没有就这个根本提出质疑。

			《古兰经》里短的章节（苏拉）通常与麦加时期有关，里面的讯息，主要集中在穆斯林信仰的根基上（神的独一无二，期待得救的信徒的顺服……），并以连续性的概念，将《古兰经》的启示衔接在《妥拉》与福音书之後；而长的章节，大致来说与麦地那时期相连，里面的内容则比较倾向於规章，主要强调宗教生活的标准（星期五的集体祈祷，朝向麦加的方向，斋戒月的断食等等），以及团体生活的准则。这些规则也引起与犹太教徒和基督宗教徒的断然决裂，因为他们拒绝皈依今後由伊斯兰教所代表的真正宗教。

			文本

			对穆斯林来说，《古兰经》目前的版本就是当时穆罕默德熟记背诵下来版本的忠实再现。但是，《古兰经》的讯息在当时就是以书的形式接收的吗？这个问题实在很难斩钉截铁的回答。然而，一些蛛丝马迹显示出，集结《古兰经》连续启示的片段，肯定是在先知去世後才完成。

			在穆斯林传统上，他们视为真实的版本里，将这个集结成书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先知在世的时候，《古兰经》启示的传递起初是藉由朗诵和记忆的方式，与此同时，这些片段也逐渐地记载在不同材质的物品上以免忘失；二，这些固定下来的记载，毫无疑问的成为日益完备的文本形式，并於先知去世後，在继任的哈里发领导下继续完成；三，在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任内，大约穆罕默德死後二十年左右，最终完成了自此公认为正式的《古兰经》定本，并且下令摧毁了当时存在的其他版本。

			但是，这些其他版本又是怎麽样的呢？是什麽造成它们之间的分歧？这些差异又都有些什麽重要性呢？有太多的问题无法回答，因为我们手边并没有任何当时的《古兰经》手稿。此外，就像现代研究所显示的，因为受限於当时的阿拉伯文字，所以，我们无法真正探讨由哈里发奥斯曼所集结的最终版本。这个文字只有子音，和一套还很原始的符号系统，想要从中分出彼此，简直难上加难。

			对已经将《古兰经》熟记於心的背诵者，这些文本作为辅助已经足够。但这种写作系统，也为不同的阅读和解释留下了空间，因为选用哪一个母音来组成一个字，可以很明显的改变这个字，乃至改变整段经文的意义。因此，原本有好几个专门从事《古兰经》教育和口头传递的学校，最终於公元十世纪初被限制为七个，并且也借助阿拉伯语法学家在文字上的改进，终於让《古兰经》的经文得以明确的固定下来。

			上述对《古兰经》的匆匆一瞥，从中我们可以记住些什麽呢？穆斯林传统对这个时期的记载多样且常相互矛盾，再加上还有现代历史的研究，两者都显示出：一方面，在先知去世的时候，非常可能没有一个独一无二、又毫无异议的《古兰经》版本；另一方面，《古兰经》的统一化并非完成於旦夕之间……。由於无法比较原始文本，非常难以准确界定关於《古兰经》讯息的可能演变。但即使如此，毫无疑问的，它固定成书是一个历史进程的结果，而在此期间，人类的干预不可避免参与了讯息本身的成形。

			然而，也不能就此论定，这唯一一本书的逐步统一，改变了由穆罕默德传递的《古兰经》讯息的本质。但就像在下一章我们即将看到的，历史研究对於这个启示的挑战是相当可观的，因为它冲击着至今仍然主导伊斯兰教的观念，也就是主张《古兰经》唯一与神圣的本质，以确保它圣书的地位以及诠释的正统。而这个对《古兰经》的圣化，造成当代伊斯兰教的紧张局势，也是现代派与传统派对立的争辩核心。

		

	
		
			4. 《古兰经》的地位与诠释

			《古兰经》是穆斯林信仰的根基，他们的一生完全沉浸其中。对大多数人来说，从幼年时期，这本书就是他们教育的基础，尤其是在所谓的《古兰经》学校中。大量的穆斯林因而得以将《古兰经》的片段铭记於心，甚至背诵整本经文。每日祈祷和周五的集体祈祷，以及宗教节日总要朗读《古兰经》，生命中的重要事件如：结婚、出生、死亡等等，也都要诵读《古兰经》的片段。

			在通俗的伊斯兰教中，人们将《古兰经》的诗句抄写在纸头或织品上，当作护身符来保护自己以对抗厄运或疾病。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方式，也是信仰几近神奇的《古兰经》和其精神力量的表现方法，因为《古兰经》其中一段经文就曾提及它可以「治癒」信徒。此外，穆斯林艺术跟《古兰经》也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一次又一次重复的抄写《古兰经》，而抄写的过程中，阿拉伯书法也得以不断的完善和美化，也就是这些截自《古兰经》经文中短语的书法艺术，被用来装饰清真寺的内部，向唯一的神致敬，除此之外，清真寺从来都没有用形象，或任何神的造物来表现神。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至关重要的参考基准，但是并不如我们所想的，是穆斯林信仰会借监的唯一源头。自伊斯兰教初始，穆斯林就感受到忠实遵循《古兰经》的需要，并借助穆罕默德的生活来帮助对它的诠释。因此，他们依靠着所谓的「圣训」，也就是由先知身边的人所记载的先知言论及事蹟，来诠释《古兰经》。这最後一节所要探讨的，就是这个进程和其结果，对於《古兰经》的地位和诠释的影响。

			「圣训」与传统

			唯一且独特的《古兰经》以及「圣训」这两套文本，是穆斯林的必要参考。我们稍候会再回来探讨《古兰经》，现在先看「圣训」的部分。这些内容跟穆罕默德有关的各种正式的《圣训集》，终於在公元九世纪末被整合起来，其实早在公元八世纪时就已经有「圣训」的存在，不过，究竟是从什麽时候开始收集先知的言论与事蹟呢？我们并不知道，很有可能在先知去世不久後就开始了。它们起先是经由口头传播的吗？然後为了保存这珍贵的传承，才慢慢的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个问题我们也无法回答。或许，这些答案也具备双重意义：首先，这些答案能够厘清《古兰经》中某些涵义模糊难解的段落；其次，在确保对《古兰经》启示的忠诚下，来回应由新的环境所产生的问题。这是指自公元七世纪末，伊斯兰教向阿拉伯半岛以外的地方持续扩展而面临的新挑战。

			临近公元九世纪中叶时，有关穆罕默德生平的记述和《圣训集》激增，而且为了证明自己在宗教和政治观点上的正确，都竞相以种种说词，宣称自己是如何的直接与先知产生连结。我们都知道在意见分歧的不同团体之间，权力之争往往是暴力的，因此，前四位居於信徒团体之首的哈里发，也是穆罕默德的继位者，其中就有三位是遭杀害身亡。为了终结沉重的威胁局势，整个公元九世纪後半叶，学者们在数以千计声称是穆罕默德和他亲近同伴们的「圣训」中，进行了广泛的分类筛选，试图找出到底哪一本代代相传的「圣训」是传承自先知本身。

			这个工作的最终成果，组成了一套「圣训」文本，被公认为「先知的传统」，亦即「圣行」。「圣行」这个字的原意，是指在沙漠中经过商队反覆行走所形成的轨迹，穆斯林学者们解释《古兰经》，就是在这个正式的传统中汲取灵感。然而，想必还是出於文章之间常常互相矛盾的差异，所以，它并没有马上被强加为伊斯兰教中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泉源。

			独特且自生、非受造的《古兰经》

			《古兰经》的讯息不只一次用阿拉伯语清楚明白地表示：《古兰经》是神的话语。并且，它也无数次的强调：这个从「天经的原本」完美传递给穆罕默德的版本（13：39），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与之相提并论，这「天经的原本」就是《古兰经》的永恒典范。而穆罕默德的版本，是天上经典的完美副本，即使是对其中模糊不清，或是相互矛盾的文句也不容有丝毫的质疑。因为，就像神在《古兰经》中另一段经文所明确昭示的：「凡是我所废除的，或使人忘记的启示，我必以更好的或同样的启示代替它。」（2：106，马坚译本）从公元八世纪起，宣扬《古兰经》唯一和独特性质的教义，在整个伊斯兰教中占据优势，也更强化了它作为圣书的地位。

			自生的《古兰经》

			这部《古兰经》不是可以舍真主而伪造的，却是真主降示来证实以前的天经，并详述真主所制定的律例的。其中毫无疑义，乃是从全世界的主所降示的。（10：37）

			真主任意勾销和确定（经典的明文），在他那里有天经的原本。（13：39）

			我曾降示这部经典，阐明万事，并作归顺者的向导、恩惠和喜讯。（16：89）

			你说：「如果人类和精灵联合起来创造一部像这样的《古兰经》，那末，他们即使互相帮助，也必不能创造像这样的妙文。」（17：88，马坚译本）

			如果说这本书是唯一的，那麽其思想学派则不然。在伊斯兰教初期，因对神学的推究猜测而导致的动荡不安中，有些学派甚至尝试从希腊哲学中寻找对策。在公元八、九世纪之交，其中一个提出的质疑，就是关於《古兰经》到底是「非受造」或「受造」？对於当时思想学派之一的穆尔太齐赖派来说，他们拒绝将圣行列为理解《古兰经》的必要补充，并认为《古兰经》是被制造出来的。他们的想法是，在唯一的、「非受造」的神旁边，再放上另一个永恒，那就违反了穆斯林一神论的宗教信仰。在当权的哈里发王朝的支持下，这个概念以国家正统教义的方式，於公元十世纪时强制施行，并占了公元十世纪的绝大部分。但是，下一个王朝却依据完全相反的汉巴利派之理念，将前朝说法一举推翻。汉巴利派是圣行的坚强扞卫者，认为圣行是神圣启示几近神圣的延伸，并扞卫《古兰经》的「非受造」性质。根据汉巴利派的说法，唯有《古兰经》保留了，并且也达到了神的话语的纯度，这个概念从此成为伊斯兰教的主流派──逊尼派（又译顺尼派）的教义，也使得《古兰经》更加的神圣。

			逊尼派与什叶派

			伊斯兰教很早就分成两个主要的分支：逊尼派和什叶派，两派都同样地引用《古兰经》，但对圣行意见有所分歧。逊尼派只承认先知和其早期同伴的圣行，这也就是他们名称的来源（逊尼派 Sunnite 的名称即来自圣行 Sunna）。什叶派则因他们的历史，增加了额外的「圣训」传统。

			什叶派原本是由阿里的追随者（阿拉伯文 Chi’a）组成，他是穆罕默德的堂弟及女婿，与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的婚姻，使得他於公元六五六年成为继奥斯曼之後的第四任哈里发。但他的支持者却视他为第一任伊玛目，伊玛目有「领袖、表率」之意，并认为他是唯一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依据他们的说法，那些建立正式《古兰经》版本的人，删除了《古兰经》中先知指定阿里来接替他，成为信徒团体领袖的片段。公元六六一年，阿里遭到建立第一个哈里发王朝的倭马亚（又译伍麦叶）氏族刺杀身亡。阿里死後，由指定的继承人长子哈桑继任，哈桑死後再由次子侯赛因（又译海珊）继位，侯赛因又於公元六八〇年遇刺而亡，好像他的後裔都将步其後尘似的。

			作为什叶派中的最大支派，十二伊玛目派的十二位伊玛目相继继任，除了最後一位伊玛目神秘失踪之外，全都死於谋杀。（此为十二教长派的正统说法，但当代学者大多持保留态度，认为是该派为了突显其殉道教义而发展出来的信仰传说，欠缺有力的历史证据。相关论点可以参阅：Moojan Momen: An Introduction to Shi’i Islam: the History and Doctrines of Twelver hi’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失踪的第十二位伊玛目马赫迪，被称为「隐遁的伊玛目」，什叶派自公元八七四年至今，一直还在等待他的归来。在逊尼派唯一承认的先知及其早期同伴的圣行之外，什叶派还加上了法蒂玛和十二位伊玛目的《圣训集》，这些文本也都在解释《古兰经》，什叶派视这些文本为伊斯兰教的第二个根源，并且也视它们为神圣的。而第一个根源，同时也更神圣的《古兰经》，毋庸置疑是神之话语的完美显现。但如果说这部书确实包含了口授给穆罕默德的启示精髓，那麽对什叶派来说，启示并没有完全结束，因为它还在由穆罕默德之後的阿里，以及所有的伊玛目继续接收着，并直到最後一位伊玛目──马赫迪的回归才会终止。

			模仿还是复兴？

			由於《古兰经》被圣化成一本圣书，它的研究和解读只能由专门的神职人员负责：什叶派的穆拉和逊尼派的乌理玛。这些神职学者的责任，是要在「圣训」的帮助下陈述《古兰经》的真理。而这些经由先知传统保留下来的「圣训」文本，因为本身已经圣化，所以不能对其提出反驳。因此他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古兰经》的法律部分，以阐明或是补充穆斯林的法规。基本上，关於穆斯林信仰的基础，全然以神学解释的《古兰经》，於公元十二世纪时，与伊斯兰教的古典时期一起画上句点。

			自此以後，伊斯兰教博学的神职人员，把《古兰经》的研究限制在只可以注释这个传承，要以一丝不苟的忠实度，并且只能寻求传统的解释方法。大多数时候，还会受到某一政治势力的强烈鼓励，它们藉尊重这个被公认为不可动摇的宗教传统，来树立自己的权威，至今大部分的穆斯林国家仍然依循这个结构。对许多研究伊斯兰教的专家而言，这是造成冲突，乃至动摇整个伊斯兰世界，并使之完全撕裂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主要原因。

			意识到这个问题，穆斯林的知识份子，有时被称为「伊斯兰教的新思想家」，倡导在《古兰经》的研究中引入现代科学，例如历史批判以及对经文的文学批评1。依据他们的说法，如此研究的结果是，终於得以走出在教义解释上的模仿，并能够逐字逐句、确实的阅读《古兰经》。许多人认为如此创新的复兴，也影响了基督宗教的思维，他们也并不否认，但是无论如何，跟《古兰经》不同的是，他们的创教经典，并不是基督信仰唯一的基本教义。

			目前，穆斯林正统派的守护者反对这种可能性，担心如此一来将使得他们丧尽威权，并使《古兰经》成为一本普通的书。这个前景，对伊斯兰教来说是无法容忍的，因为相较於其他一神教，伊斯兰教更是书的宗教。然而，无法确定的是，伊斯兰教是否可以就这样逃过对它的来源，亦即对《古兰经》和圣行在现代科学帮助之下的严格审查？更重要的问题是，那些扣押了《古兰经》解释权的穆斯林宗教家和法学家们，还能强制施行，并且保持《古兰经》的最後一个字到什麽时候？

			

			
				
					1　见附录「《古兰经》可以重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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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古兰经》可以重写吗？

			首次发表於人文科学杂志，二〇〇九年三月，二〇二期

			陈旧过时、性别歧视、反现代化，这是伊斯兰教经常带给人的观感，而大家的矛头则都指向它的圣书──《古兰经》。这是将神之话语物化後碰不得的文本？还是，它的重新诠释有可能受到周边社会环境的影响？现代主义对传统主义，双方的争论激烈异常。

			谈到伊斯兰教的改革，《古兰经》作为穆斯林的圣书，永远是所有辩论的焦点，而它的诠释问题也一定会跟着浮现。人类学家及精神分析家马雷克．舍贝勒在他的《一个启蒙伊斯兰教徒的宣言》2中，就将此问题置之为首，因为它是「传统穆斯林体系的核心」，也是「当今影响伊斯兰教两个主要趋势的交会处：传统占一边，改变则占另外一边」。评论家阿卜德勒瓦哈卜．梅德卜也赞同这个观点，在他的最後一本着作《逃离诅咒》3中，他写道：「想当然耳，伊斯兰教必需进化，必需改变。然而，这个进化的必要条件是全面更新《古兰经》的一切释义。」

			两位伊斯兰专家，米歇尔．奎贝和珍娜维芙．苟比优，在他们剖析关於《古兰经》4既有观念的作品中提到：在穆斯林世界中，「愈来愈多知识份子大声呼吁，在忠於信仰的基础与伊斯兰道德信念之下，重新阐释《古兰经》，以回应现代科学研究的要求。穆斯林世界面临全球化这个前所未有的危机，使得这项研究工作的进行更加紧迫。」现在，这个重新质疑正好带出了伊斯兰世界的渴望。

			分裂

			问题的根本，在於《古兰经》仍然受困於「它的地位，这个把它的文字与道成肉身相连，并以永恒、而且『非受造』的神的话语自居的神圣化地位。作为自由审查的先决条件，这个禁忌一定要打破。」阿卜德勒瓦哈卜．梅德卜有力的指出。但这深深扎根於《古兰经》早期创教者时代的《古兰经》禁忌，依旧抗拒着。依据那时所制定的教条，《古兰经》是由神口述的，而不是像圣经之於基督宗教，是受到启发而作的文本。直至今日，这个启示的神秘概念仍然相当大幅度地主导着伊斯兰世界，接触《古兰经》文本，就是直接与神的话语打交道，而且，并不是只有基本教义派才这麽认为。

			公元六三二年，穆罕默德离世，《古兰经》的启示也随之结束，在穆罕默德的第三位继位者奥斯曼哈里发（公元六四四年至公元六五五年在位）统治下，《古兰经》集结成为一本唯一的书。此「古兰经集结」的版本，在公元九世纪时跟着逊尼派教义的发展而正规化。但对历史学家来说，此《古兰经》规范化的过程，非常可能在奥斯曼哈里发之後持续进行，穆斯林史学史保留了一些与这个集成版本相悖的记述，其中有些甚至是曾在公元八世纪到公元九世纪间流通的不同《古兰经》版本。在当时公然分裂（阿拉伯文 fitna）的穆斯林社会中，这些不同的《古兰经》文本，只是呈现出当时局势的一个侧面，更甚者，是奥斯曼於穆罕默德离世二十年後遭到暗杀。奥斯曼的继位者阿里，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在位的时间很短（公元六五六年至公元六六一年），也在与其中一个政治宗教派系公开对抗後，被暗杀身亡。每一个派系都拥护自己修订的《古兰经》，阿里的支持者认为，只有由先知的女婿所保存的版本，才是忠於神圣启示的。所以，在什叶派眼中，归於奥斯曼的《古兰经》版本是伪造的，因为其中删减了指定阿里及其後裔作为穆斯林社团之首，为穆罕默德唯一合法继承人的相关段落。

			无限的可能性……
但是，只有教条！

			现在，重置在历史背景之下，在奥斯曼统治下规范化的《古兰经》，看来就像是一场政治经营的结果，其目的是让阿里的对手，也就是奥斯曼的堂弟，哈里发穆阿威叶建立於公元六六一年的倭马亚王朝（或译伍麦叶王朝）具有正当地位稳坐江山。因为分裂，带来了麦加富商的掌权，他们长期反对穆罕默德，对支持先知亲近家属的什叶派不利。这个由不同《古兰经》文本所导致的冲突中，原本削弱了致力将《古兰经》当成神圣启示之完美合集的论点，但却在逊尼派中，由另一个重量级的教条得到了巩固，也就是《古兰经》非受造的本质。

			公元八世纪时，被称为穆尔太齐赖派、浸淫了希腊哲学的伊斯兰思想家，起而扞卫《古兰经》是人造的说法，认为《古兰经》的完成有突发事件和人为介入的空间。但公元九世纪初，这个论点就被逊尼派，先知传统（圣行）的支持者打败，逊尼派的教条即由先知传统打造而成。最後，这「理性主义」与「传统主义」之间的争议，由後者赢得最终的胜利，《古兰经》是永恒而且非受造的教条从此强制施行，它是穆罕默德所传递的神的话语的合集，因此是完美、不可改变的。穆尔太齐赖派的失败所造成的後果是沉重的，在这之後，哲学被逐出逊尼派的思想范畴。很快地，启示的诠释（伊智提哈德）大门宣告永远关闭，所有神学上的创新都遭到驱逐。从公元十二到十三世纪开始，除了罕见的例外，穆斯林学者（乌理玛）在注释《古兰经》（塔夫细尔）时，仍然受限於必需严格复述那些公认为正统的大师对《古兰经》的注释。

			掏空穆斯林思想，并以此作为政治与宗教相互之间的合法化工具，使得对《古兰经》禁忌的抵制也应运而生。在突尼斯哲学与政治分析家哈马迪．何帝西的《伊斯兰例外》5中，也明白指出《古兰经》禁忌对穆斯林文明的有害影响。与成立之初的智力涌现相反，穆斯林思想就这样停留在自我封闭的状态，无视於西方研究的贡献。在这一点上，新的《古兰经辞典》6提出了非常完整的观点。这些已经进行了超过一个世纪的科学研究，结合了历史批判、文本文学乃至语言学的技巧，对了解《古兰经》和它的历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见解，尤其是关於伊斯兰初期，《古兰经》的文字对周边语言和文化的借用。不过，根据另一个也列於《古兰经》禁忌中的伊斯兰教条，降示於先知穆罕默德的神圣启示，使用的是纯粹的阿拉伯语。

			叙利亚—阿拉姆语语源学

			叙利亚—阿拉姆语的研究近期再度展开，这起於笔名克里斯多夫．卢森堡的德国《古兰经》专家兼语言学家的着作（书名为 Die Syro-Aramäische Lesart des Koran〔叙利亚—阿拉姆语的《古兰经》阅读〕）。这位学者对《古兰经》最早由叙利亚—阿拉姆语写成的假设，直到现在仍是许多专家热烈讨论的议题。但相对来说，从叙利亚—阿拉姆语语源学寻求帮助是否适当，引起的讨论则较少。因为使用这个方法重写之後，澄清了一些原本晦涩的《古兰经》片段，甚至对《古兰经》的释经家7来说也是如此。因此，短短的第一〇八苏拉（第一〇八章）：「我确已赐你多福，故你应当为你的主而礼拜，并宰牺牲。怨恨你者，确是绝後的。」（108：1—3，马坚译本）按照克里斯多夫．卢森堡的方法，就变成：「我已经赐你坚定，故你应当礼拜你的主，并坚持不懈。怨恨你者（撒旦），确是失败者。」其措词用语相当近似於叙利亚8基督宗教礼仪所使用的礼拜仪式选文集（用叙利亚—阿拉姆语来说就是古兰 qu’ran）。

			回归穆斯林创造力的本源？

			这里举一个例子，在所有的研究成果之中，「阿卜德勒瓦哈卜．梅德卜认为，这些无限的可能性，应该能够鼓舞新的穆斯林学者的现身，他们将从根本上去更新《古兰经》的解释和训诂并使之与今日接轨，远离冻结文本的教条，回归古体和有时简单的诗歌形式，继续蓬勃发展」。这可以成为穆斯林创造力的回归，在这个时代，学者借助现有的科学深入了解《古兰经》的内容，同时也得以对它的传递作出修正。因为规范化的《古兰经》经文，是到了公元十世纪中叶才真正稳定下来，当时因为阿拉伯语法和写作的进步，得以采用一批有限的「得到授权的读物」。这些读物之间的差异对启示的意义也造成些微的影响。

			目前，在伊斯兰土地上的宗教机构仍然漠视现代的科学资源，他们先入为主地反弹，并否认其合法性以继续掌握圣书。然而，「尽管传统伊斯兰研究中心停滞不前，但是今天众多的穆斯林知识份子，他们的批判性思维正在大步向前」，密歇尔．库贝和珍娜维芙．苟比优指出。就像埃及学者穆罕默德．阿布都（一八四九至一九〇五）一样，他们对自己的定位，是接下了公元十九世纪穆尔太齐赖派火炬的思想家，尝试重新打开诠释的大门，并企图使伊斯兰教与现代科学和理性得到和解。哈希德．班辛於公元二〇〇四年出了一本书9专门提及这些伊斯兰新思想家：巴基斯坦的法兹勒．拉赫曼，埃及的拿斯勒．哈密德．阿布．扎伊德，伊朗的阿卜杜勒．卡里姆．索罗什，阿尔及利亚的穆罕默德．阿尔昆，南非的法立德．伊萨克，和突尼西亚的阿布杜勒马吉德．夏尔菲，夏尔菲着有一本深具启发性的论文与演讲合集10。

			伊斯兰不是一个僵化的组合

			这些知识份子探索「新的释经途径」，显示出「从传统注释中解放出来的意愿」，古典伊斯兰法学及思想家莫海丁．叶海亚11如是强调。他也指出，除了多样性之外，这些知识份子对《古兰经》的重新审读表现了「好几个共同点，足以让此举称为现代主义：他们都显现出受西方的影响；都重新提出对於启示本质的质疑；都力求将现代科学的斩获加入圣书的解释……；都指责大部分新传统主义的释经法为自筑高墙，故步自封在无菌的博学里，追随护教的辩论宗旨，而且，特别的是，忽视其他学科的贡献（也就是现代科学）……」

			还有就是「要判断如此重新诠释的结果是否达到了他们原先野心勃勃所设定的高度，亦即，将这部启示圣书现代化，在回应对此的挑战与拒绝中拔得头筹，赢得胜利。目前来说，要下判断还太早，这是同时在概念上和神学上复兴的努力尝试，但还是无法取代传统的经注（塔夫细尔）教学。叶海亚认为，那些伟大的古典经注，对广大群众来说，依然具有熠熠的威信。」但我们也不能就此论定，除非重写，要不这个重新诠释《古兰经》的计画，注定是要失败的。就像美国史学家理查．布利特12指出的，从伊斯兰教的初始，那些很快就被奉为传统的创新，通常都来自周边，而非中央。如果说今天的创新，是来自原籍穆斯林国家的知识份子，那麽其中最胆大无畏的，通常都在周边的西方国家发声，再联合散居各地的知识份子，合力将其他地方政治的思想与实践引介给他们的原籍国，如此这般，他们在演变的进程中也扮演了一角。就像其他的任何宗教一样，伊斯兰教，并不是一个僵化又单一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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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古兰经》与历史

			《古兰经》的启示是在什麽时候，又是怎麽样变成一本书的呢？依据穆斯林史学史，先知穆罕默德在世时（五七〇至六三二年），《古兰经》的讯息已经被收集记载在各种不同材料的物品上，并於哈里发奥斯曼在位时（六四四至六五五年），将这些不同的收藏汇编成唯一一本手抄本（梅夏弗）。但是这位第三任哈里发组织的「《古兰经》集结」的工作也造成了破坏，在他的一声令下，所有之前的版本都遭到销毁。《古兰经》就是如此建立起来，并逐步地对所有的穆斯林强制施行，包括逊尼派和什叶派。

			然而，这是逊尼派所尊崇的历史，它们的教义於公元九世纪成型。但是对大多数当代学者来说，《古兰经》规范化的过程，很有可能一直延续到倭马亚哈理发国（六六一至七五〇年），甚至更晚。事实上，穆斯林史学史保留了一些这段过程的不同记录，依据其中的某些记载，将《古兰经》规范化，并一举毁灭在其之前版本的人，其实是倭马亚王朝的第五代哈里发阿卜杜．阿勒—马利克（六八五至七〇五年）。并且有一些纪录提到，公元八世纪时，阿拉伯帝国几个主要地区，如麦地那（沙乌地阿拉伯）、大马士革（叙利亚）、库法（伊拉克），还有一些与官方《古兰经》竞争的手抄本存在，其中有的甚至到公元九世纪时还在流通。

			一本《古兰经》，还是一些《古兰经》？

			然而，就《古兰经》的内容来说，这些抄本彼此之间看来没有什麽根本上的差异。但无论如何，那些我们今天看不到的《古兰经》其他版本，却助长了各政治宗教派系之间的冲突，而这些冲突打一开始就分化了伊斯兰教。冲突的痕迹，可从先知传统的什叶派大量指责官方《古兰经》为伪造的叙述中一窥端倪。因为直到公元十世纪中叶，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才得到确定，而为了证明他们的正统性，能够判断哪些才是忠於穆罕默德所传递的讯息，也引发过冲突。另一方面，历史学家阿勒福雷德—路易．德．裴马赫13认为，由传统逊尼派保留的早期穆斯林史学家的纪录，清楚显示他们「有意识到，只是没有说，因为他们所知的《古兰经》材料，并不仅仅是那些宣称来自公元六一〇年至公元六三二年间的而已」（穆罕默德在阿拉伯讲道的时期）。因此，对这位研究伊斯兰教原始文本的专家来说，毫无疑问地，《古兰经》首先是「好几本，而且其编者曾经长期抵制，不让其缩减成为单一的一本书」。

			

			
				
					13　Alfred-Louis de Premare, Aux origines du Coran. Questions d’hier, approches d’aujourd’hui, Teraedre,2004.

				

			

		

	
		
			3.「改编《古兰经》以适应现代」
与马雷克．舍贝勒的对话

			严格受限於政治与宗教权威统治的《古兰经》，想要现代化着实困难。依据马雷克．舍贝勒14，所谓的现代化，就是通过对科学的开放，以及和政治与宗教这两个世界，清楚明确地分离後的重新诠释。

			关於将伊斯兰教接轨到现代世界的辩论中，为什麽《古兰经》的诠释，显得那麽地重要和迫切呢？

			首先，这是因为它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伊斯兰世界已经忍受了好几个世纪的停顿，在此期间，不诠释《古兰经》一直都占上风，虽然在伊斯兰教初期，《古兰经》的经注其实一直都是热门议题。现在，要让伊斯兰适应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必需找回古人的创造力，而这个需求，且是迫在眉睫的需求，也同样的被公元十九世纪末的知识份子感受到，因而引起了穆斯林思想的复兴──纳哈达运动。每个阶段，对於当代问题，我们都必需建立适当的反省、思考的方法，适应与调整两个方向同时兼顾，那就是让《古兰经》适应现代性，并且依据《古兰经》所说来解读现代性。今天，我们还只在问题的开端。

			重写《古兰经》可行吗？就像有些人要求的，删除其中的某些段落，例如那些被认为已经不符合现代价值观的段落。

			更动《古兰经》而不造成严重後果，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古兰经》是整个伊斯兰教的基石，如果删除其中部分，整座建筑都有可能倾塌。此外，《古兰经》并不是问题的根本，主要的困难，其实来自乌理玛（穆斯林宗教学者的总称）团体，他们没有任何意愿重新诠释《古兰经》，即使是公正、正当的诠释也不行，而且其心态还冻结在过时的教条之中。为了能够帮助我们更有效地了解伊斯兰教以及《古兰经》，我们现在应该与这些沉重的遗产保持适当距离，同时清楚的意识到，我们必需努力让自己自由思考，因为过去几个世纪的穆斯林思想家，并不负责为我们这个时代思考。

			在穆斯林世界要发展《古兰经》的现代化经注，主要的障碍会是什麽？

			对《古兰经》的重新诠释，应该考量到人类和社会科学所带来的贡献。然而，传统伊斯兰教认为这些源於西方的科学是不洁的，完全没有合法性来处理神圣的经文。再加上另一个阻碍：解释只能来自伊斯兰内部，而且即使是伊斯兰内部，还必需是来自最高宗教机构，如开罗的艾资哈尔大学与清真寺。另外，要被承认其正当性，《古兰经》经注必需使用阿拉伯文，并且在传统的宗教机构中进行，还要得到签署同意，要不就会被执政当局要求改正，任何其他的诠释则都会被批为无效。如此一来，所有在伊斯兰土地上的穆斯林学者们的工作，都被阻止列入考量，更遑论在伊斯兰世界外围进行的伊斯兰学者们，这是最大的障碍。

			这种隔绝是全面的吗？还是，尽管如此，我们都见证到些许的改变？像您这样，在外围工作的知识份子，是否能在穆斯林世界中得到回响？

			改变是有的，在阿拉伯国家，愈来愈多的知识份子以《古兰经》为工作的首要目标。今天，我们有呼吸的空间，也有表达不同意见的地方，就以电视举例，电视节目「电视—古兰经人」所造成的现象，还有宗教节目让电视机前的观众上线提问，穆斯林世界不是在沉默之墙的重压之下了。基本教义派运动（原教旨主义），如同宗教机构，即使受到我们大家所写文章的挑战，他们也必需将之列入考量。因为庞大不可忽略的穆斯林大众对这些感兴趣，这些文章、言论提供了一些亮点，可帮助他们在各类的，但大多都已不合时宜的传道、说教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我个人而言，我常接到阿拉伯语报纸的采访邀请，或者参加阿拉伯电视节目，这在十年前，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什麽条件下，这种批判性思维的再次提出，可以对有时看起来只是纯粹在修辞上做文章的伊斯兰教改革，产生持久的影响？

			整体来说，必需打破宗教与政治之间，互相操控、彼此顺服的连结，因为如果宗教掌控政治，那麽後者必然成为臣服的奴隶，或者相反，政治决定宗教亦然，这两个世界必需清楚明确的分开。关於《古兰经》的重新诠释，在我看来，它绝对必需在任何一种替代意识形态之外完成。挑战在於，不单要能彰显出伊斯兰教的发展潜力，而且不会只为取悦某些大众而使《古兰经》失真。另一方面，也必需停止照着古人依样画葫芦，这只是虚幻的模仿，如果试着用看似科学的方法，来隐藏伊斯兰教面对现代化的不安，人们回应的将会是情绪，而不是理性。若是需要真正具现代意义的科学，应该是能提供更多可以被检视的科学。这个批判性思维的最终结果，是让每个人都可以形成自己的看法，所以应该让绝大多数人都能更容易亲近才是。今天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支持个人以独立理性释经（伊智提哈德）的努力，以及个人与集体伊智提哈德两者之间的协调。

			

			
				
					14　Dernier ouvrage paru: Comprendre le Coran, Payo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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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歌

						
							
							耶热弥亚之哀歌

						
					

					
							
							—

						
							
							—

						
							
							巴路克书

						
							
							耶热弥亚之书信

						
					

					
							
							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

						
							
							厄则克耳

						
							
							耶则基伊尔书

						
					

					
							
							但以理书

						
							
							但以理书

						
							
							达尼尔

						
							
							达尼伊尔书

						
					

					
							
							—

						
							
							—

						
							
							—

						
							
							玛喀维传四（附录）

						
					

				
			

			
				
					
					
					
				
				
					
							
							基督宗教新约

						
					

					
							
							新教和合本圣经

						
							
							天主教思高圣经

						
							
							东正教希腊文圣经

						
					

					
							
							马太福音

						
							
							玛窦福音

						
							
							圣福音依玛特泰所传者

						
					

					
							
							马可福音

						
							
							玛尔谷福音

						
							
							圣福音依玛尔克所传者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圣福音依路喀所传者

						
					

					
							
							约翰福音

						
							
							若望福音

						
							
							圣福音依约安所传者

						
					

					
							
							使徒行传

						
							
							宗徒大事录

						
							
							使徒行实

						
					

					
							
							罗马书

						
							
							罗马书

						
							
							致罗马人书

						
					

					
							
							哥林多前书

						
							
							格林多前书

						
							
							致科林托人书一

						
					

					
							
							哥林多後书

						
							
							格林多後书

						
							
							致科林托人书二

						
					

					
							
							加拉太书

						
							
							迦拉达书

						
							
							致噶拉塔人书

						
					

					
							
							以弗所书

						
							
							厄弗所书

						
							
							致艾弗所人书

						
					

					
							
							腓立比书

						
							
							斐理伯书

						
							
							致斐利彼人书

						
					

					
							
							歌罗西书

						
							
							哥罗森书

						
							
							致科罗西人书

						
					

					
							
							帖撒罗尼迦前书

						
							
							得撒洛尼前书

						
							
							致德撒洛尼基人书一

						
					

					
							
							帖撒罗尼迦後书

						
							
							得撒洛尼後书

						
							
							致德撒洛尼基人书二

						
					

					
							
							提摩太前书

						
							
							弟茂德前书

						
							
							致提摩泰书一

						
					

					
							
							提摩太後书

						
							
							弟茂德後书

						
							
							致提摩泰书二

						
					

					
							
							提多书

						
							
							弟铎书

						
							
							致提托书

						
					

					
							
							腓利门书

						
							
							费肋孟书

						
							
							致斐利蒙书

						
					

					
							
							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

						
							
							致希伯来人书

						
					

					
							
							雅各书

						
							
							雅各伯书

						
							
							雅科弗书信

						
					

					
							
							彼得前书

						
							
							伯多禄前书

						
							
							裴特若书信一

						
					

					
							
							彼得後书

						
							
							伯多禄後书

						
							
							裴特若书信二

						
					

					
							
							约翰一书

						
							
							若望一书

						
							
							约安书信一

						
					

					
							
							约翰二书

						
							
							若望二书

						
							
							约安书信二

						
					

					
							
							约翰三书

						
							
							若望三书

						
							
							约安书信三

						
					

					
							
							犹大书

						
							
							犹达书

						
							
							儒达书信

						
					

					
							
							启示录

						
							
							若望默示录

						
							
							约安之启示录

						
					

				
			

		

	
		
			中法对照及索引（含各教派译名对照）

			地名与组织

			二画

			十二伊玛目派　douze imams　170

			三画

			大马士革　Damas　94, 191

			四画

			巴别塔　la tour de Babel　32

			什叶派　le chiisme　169-171, 180, 181, 190, 192

			五画

			以弗所　Éphèse　91

			加利利　Galilée　84, 85, 88

			北国　royaume du Nord　41, 59

			卡巴天房（克尔白）　Kaaba　135, 136, 147, 155, 157

			尼尼微　Ninive　59, 64

			六画

			米甸　Madian　54

			艾资哈尔大学与清真寺　l’université et mosquée al—Azhar　196

			西奈山　le mont Sinaï　30, 33, 34, 37, 74, 148

			七画

			伯利恒　Bethléem（天主教译为「白冷」）　84

			希拉山　mont Hira　155

			利未支派　Lévi　35

			八画

			亚夫内　Yavneh　66, 67

			亚历山大（港）　Alexandrie　66, 110

			所多玛　Sodome（天主教译为索多玛）　32

			所罗门圣殿　le Temple de Salomon　42, 58

			东正教教会　les Églises orthodoxes　111, 120

			九画

			南国　Royaume du Sud　41, 57

			哈希芒王朝　AsmonéensHasmonean Dynasty　60

			耶利哥城　Jéricho　40, 56

			耶路撒冷圣殿　Temple de Jérusalem.　85, 89, 105

			迦太基　Carthage　107, 108

			迦百农　Capharnaüm　88

			迦南（地）　(pays de) Canaan（天主教译为客纳罕）　30, 33, 36, 39, 40, 53, 55, 56, 58

			十画

			倭马亚氏族（王朝）　Omeyyades（又译伍麦叶）　169, 180, 191

			倭马亚哈里发国　calife omeyade（又译伍麦叶）　191

			库姆兰　Qumran　67

			库法　Koufa　191

			拿撒勒　Nazareth（又译纳匝勒）　84

			特鲁瓦　Troyes　75

			十一画

			基本教义派　les fondamentalismes religieux　117, 122, 179

			十二画

			犹大王国　royaume du Juda　41, 57, 59

			犹太山地（犹太地区）　Judée　41, 51, 59, 60, 62, 65, 66

			十三画

			塞琉古帝国　Séleucides　60, 81

			圣寺　Mosquée sacrée（天房，即克尔白）　135, 157

			叶斯里卜　Yatrib　156

			蛾摩拉　Gomorrhe　32

			十四画

			汉巴利派　hanbalites　168

			逊尼派　le sunnisme（又译顺尼派）　168-171, 179, 181, 190, 192

			十五画

			撒马利亚　Samarie　41, 59

			十六画

			穆尔太齐赖派　les mutazilites　168, 181, 186

			诺斯底教派　les gnostiques　105

			人名

			三画

			大卫王　roi David（天主教译为「达味」，伊斯兰教译为「达乌德」）　28, 39, 41, 43, 49, 56-58, 84

			小普林尼　Pline le Jeune　123

			五画

			他提安　Tatien　106

			以利亚　Élie（天主教译为「厄里亚」，伊斯兰教译为「易勒雅斯」）　41, 42

			以斯拉　Esdras　49, 50, 61

			以撒　Isaac（天主教译为「依撒格」，伊斯兰教译为「易司哈格」）　32, 147

			以赛亚　Isaïe（天主教译为「依撒意亚」）　42, 43

			加百列　Gabriel（天主教译为「加俾额尔」或「加俾厄尔」，伊斯兰教译为「吉卜利里」）　126, 144, 155

			尼布甲尼撒二世　roi Nabuchodonosor　39, 50, 59

			尼希米　Néhémie （天主教译为「乃赫米雅」）　50

			尼禄皇帝　l’empereur Néron　88

			弗拉维奥．约瑟夫斯　Flavius Josèphe　122

			示巴女王　la reine de Saba　28

			古腾堡　Gutenberg　111

			六画

			伊布力斯　Iblis　144

			吉卜利里　Djibril　（新教译为「加百列」，天主教译为「加俾厄尔」或「加俾额尔」）　144, 155

			多俾亚　Tobie　80

			安条克四世（又译安提约古四世）　Antiochos IV　60

			米歇尔．奎贝　Michel Cuypers　177

			艾哈默德　Ahmad　150

			七画

			伽利略　Galilée　117

			克里斯多夫．卢森堡　Christoph Luxenberg　183, 184

			里昂主教　évêque de Lyon　106, 116

			八画

			亚伯　Abel（天主教译为「亚伯尔」）　28, 32

			亚伯拉罕　Abraham（天主教译为「亚巴辣罕」，伊斯兰教译为「易卜拉欣」）　32, 33, 53, 58, 146-148, 150, 151

			亚哈随鲁王　Xerxès（又称薛西斯一世）　49

			亚当　Adam　28, 32, 143, 144

			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re le Grand　59, 80

			（使徒）彼得　(l’apôtre) Pierre（天主教译为「伯多禄」或「伯铎」，东正教译为「裴特若」）　88, 93, 94, 95

			宙斯　Zeus　35, 60

			居鲁士大帝　Cyrus（英文：Cyrus the Great；中文《新旧约圣经》译为「古列」）　50, 59

			底波拉　Déborah　40

			所罗门王roi Salomon（天主教译为「撒罗满」，伊斯兰教称为「素莱曼」）　28, 39, 41, 42, 56-59, 81

			拉比　rabbis（rabbin）　66, 68, 72, 73, 75, 110

			易卜拉欣　Abraham（新教译为「亚伯拉罕」，天主教译为「亚巴辣罕」）　146, 148

			易司哈格　Isaac（新教译为「以撒」，天主教译为「依撒格」）　147, 148

			易司马仪　Ismaël（新教译为「以实玛利」，天主教译为「依市玛耳」；英文：Ishmael）　147, 148

			法立德．伊萨克　Farid Esack　186

			法兹勒．拉赫曼　Fazlur Rahman　186

			法蒂玛　Fatima（旧译法图麦）　156, 169, 170

			阿卜杜．阿勒—马利克　Abd al—Malik　191

			阿卜杜勒．卡里姆．索罗什　Abdoul Karim Soroush　186

			阿卜德勒瓦哈卜．梅德卜　Abdelwahab Meddeb　177, 178, 183, 184

			阿布．伯克尔　Abou Bakr　156

			阿布．塔里布　Abou Talib　155

			阿布杜勒马吉德．夏尔菲　Abdelmajid Charfi　186

			阿里（穆罕默德堂弟兼女婿）　Ali　156, 169, 171, 179, 180

			阿勒福雷德—路易．德．裴马赫　Alfred—Louis de Prémare　192

			非利士人　Philistin　41

			九画

			（使徒）保罗　(l’apôtre) Paul（天主教译为「保禄」）　83, 90, 93-97, 102, 103

			哈比鲁人　Apirou（英文：Habiru or Apiru）　53

			哈希德．班辛　Rachid Benzine　186

			哈桑　Hassan　170

			哈马迪．何帝西　Hamadi Redissi　182

			哈曼王子　prince Haman　49

			珍娜维芙．苟比优　Geneviève Gobillot　177, 185

			约西亚王　roi Josias　62

			约书亚　Josué　38, 40

			（使徒）约翰　（l’apôtre） Jean（天主教译为「圣若望」，为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四福音书作者）　50, 83, 87, 91, 95, 98

			（施洗者）约翰　Jean（天主教译为「圣若翰洗者」，伊斯兰教译为「叶哈雅」）　85

			耶利米　Jérémie　45, 82

			耶和华　YHWH（天主教译为「雅威」）　34, 37, 43, 45, 46

			耶柔米　Jérôme（天主教译「圣热罗尼莫」或「圣叶理诺」，也译为「圣杰罗姆」）　111, 112

			耶稣　Jésus　36, 41, 43, 48, 62, 78, 81, 83-94, 96, 101-105, 108, 116, 118, 119, 122-124, 142, 144, 146, 149, 150, 152

			耶稣．便．西拉　Ben Sira　81

			十画

			哥白尼　Copernic　117

			夏娃　Ève　28, 32

			拿斯勒．哈密德．阿布．扎伊德　Nasr HamidAbou Zayd　186

			海珊　Husayn（或译「侯赛因」）　170

			马太　Matthieu（天主教译为「玛窦」）　89, 102

			马可　Marc（天主教译为「马尔谷」）　88, 102, 103

			马吉安　Marcion　107, 108

			马所拉（马索拉）学士　Massorètes　67

			马雷克．舍贝勒　Malek Chebel　177, 193

			马赫迪　Mahdi　171

			十一画

			参孙　Samson　40

			密歇尔．库贝　M. Cuypers　185

			扫罗　Saül（天主教译名为撒乌耳）　41

			（大数的）扫罗　Saul de Tarse（英文：Saul of Tarsus）　94

			理查．布利特　Richard W. Bulliet　188

			莫海丁．叶海亚　Mohyddin Yahia　186, 187

			麦伦普塔赫法老　pharaon Merenptah　53

			麦尔彦　Marie（天主教译为「玛利亚」）　140, 142, 149, 150

			十二画

			游斯丁　Justin（天主教译为「犹斯定」）　106

			犹大　Jude　95

			雅各　Jacob（天主教译为「雅各伯」，伊斯兰教译为「叶尔孤白」）　32, 94, 95, 148

			十三画

			塔西陀　Tacite　123

			塞琉古一世　séleucide　80

			（哈里发）奥斯曼　califat d’Uthman　159, 160, 169, 179, 180, 190

			爱任纽　Irénée（或译圣依勒内，圣公会译圣爱纳内）　106, 116

			圣奥古斯丁　saint Augustin（天主教译为「希波的奥斯定」或「圣奥斯定」）　109

			叶尔孤白　Jacob（新教译为「雅各」，天主教译为「雅各伯」）　148

			该隐　Caïn（天主教译为「加音」）　28, 32

			贾克．贝赫克　Berque Jacques　204

			路加　Luc　90, 92, 93, 94, 95, 102, 103

			路易．瑟贡　Louis Segond　201

			路得　Ruth（天主教译为「卢尔德」）　49

			路德　Luther　112, 120

			达尔文　Darwin　117

			（教宗）达玛稣一世　pape Damase（或称教宗圣人达苏一世）　111

			雷吉．布拉榭尔　Blachère Régis　204, 205

			十四画

			歌利亚　Goliath　28

			尔撒　Jésus（即耶稣）　140, 142, 146, 148, 149, 150

			辣什拉比　Rachi　75

			赫底彻　Khadidja（或译「海迪彻」）　155, 156

			十五画

			摩西　Moïse（天主教译为「梅瑟」，伊斯兰教译为「穆撒」）　28-30, 33-40, 50, 54, 55, 58, 62-64, 71, 73, 74, 96, 110, 115, 136, 146, 148, 149, 150, 152

			撒旦　Satan （天主教译为「撒殚」）　144, 184

			撒母耳　Samuel（天主教译为「撒慕尔」）　40, 41

			撒马利亚人　Samaritain（天主教译为「撒玛黎亚人」）　91

			撒都该人　les Sadducéens（天主教译为「撒杜塞人」）　65, 85, 89, 90

			十六画

			穆罕默德　Mahomet, Mohammed　126, 127, 131, 132, 134, 139, 141, 144, 146, 149-152, 154-159, 161, 163-166, 169, 171, 179-182, 185, 190, 192

			穆罕默德．阿布都　Muhammad Abdou　185

			穆罕默德．阿尔昆　Mohammed Arkoun　186

			穆萨　Moïse（新教译为「摩西」，天主教译为「梅瑟」）　146, 148

			（哈里发）穆阿威叶　califat Mu’âwiya　180

			挪亚　Noé（天主教译为「诺厄」）　28, 32

			十八画

			萨尔贡一世　Sargon Ier（或称阿卡德的萨尔贡／萨尔贡大帝）　65

			（教宗）额我略一世　pape Grégoire le Grand（又译为「大贵格利」或「格列哥里一世」）116

			十九画

			庞培　Pompée　60

			二十画

			苏埃托尼乌斯　Suétone　123

			文献＆作品

			一画

			《一个启蒙伊斯兰教徒的宣言》　Manifeste pour un islam des Lumières.27 propositions pour réformer l’islam　177

			二画

			七十士译本　la Septante（英文：Septuagint）　66, 109, 110, 111

			《人文科学杂志》　revue Sciences humaines　176

			「十句话」　Décalogue（英文：Decalogue）　33

			「十诫」　Décalogue（英文：Decalogue）　33, 63

			「十诫」　Dix Commandements（英文：Ten Commandments）　28, 34, 136

			三画

			口传《妥拉》　Torah orale　74, 76

			《士师记》　le livre des Juges　39, 40, 55, 79

			四画

			《五书》或《摩西五经》　le Pentateuque　29, 79

			《反对伊斯兰的穆斯林？重启伊智提哈德之门》　Musulmans contre Islam? Rouvrir les portes de l’ijtihad　189

			《巴路克书》　livre de Baruch　81

			《引支勒》　l’Évangile　142, 149

			《友弟德传》　de Judith　80

			五画

			〈主祷文〉　Notre—Père　127

			《以西结书》　d’Ézéchiel　42

			《以斯帖记》　Le livre d’Esther　44, 49, 80

			《以斯拉记》　le Livre d’Esdras　44, 49, 80

			《以赛亚书》　livre d' Isaïe（ou Esaïe）　42, 43, 81

			《出埃及记》　l’Exode（英文：Exodus）　30, 33-35, 40, 64, 69, 79

			《加拉太书》　Galates　96

			《古兰经》　Le Coran　（即 qu’ran）　25, 30, 98, 124, 126-173, 176-186, 188-198

			《古兰经辞典》　Dictionnaire du Coran　182

			《四福音合参》　Diatessaron（英文：Diatessaron）　106

			《尼希米记》　Néhémie　44, 50

			《正义受难者之诗》　Poème du juste souffrant　64

			《民数记》　Nombres（英文：Numbers）　30, 36, 79

			《申命记》Le Deutéronome（英文：Deuteronomy）　30, 37, 38, 64, 79

			六画

			《伊斯兰例外》　L’Exception islamique　182

			《伊斯兰教历史地理学》　Géohistoire de l’Islam　189

			《先知书》　les Prophètes　38, 39, 42, 43, 62, 65, 69, 79, 81, 101, 119

			《先知书》　Neviim（英文：Nevi’im）　29

			《列王纪》　livre des Rois　39, 41, 42, 62, 79

			《吉尔伽美什史诗》　L’Épopée du Gilgamesh　64

			《多俾亚传》　livres de Tobie　80

			《次经》　Les apocryphes（或称经外书）　104

			《次经》　deutérocanoniques　82

			《死海古卷》　Les Manuscrits de la mer Morte　67, 82, 118

			《西番亚书》　Sophonie　42

			七画

			《但以理书》　livre de Daniel　44, 50, 63, 81

			《利未记》　Lévitique（英文：Leviticus）　30, 35, 36, 79

			《妥拉》　la Torah（《旧约圣经》中称为摩西五经［天主教称为梅瑟五书），或律法书）　29-31, 38, 61, 62, 63, 65, 68-76, 79, 97, 101, 114, 119, 141, 142, 151, 152, 158

			《何西阿书》　Osée　42

			《希伯来圣经》　la Bible hébraïque　25, 28, 29, 30, 35, 38, 42, 44, 48, 52, 61-71, 73, 75, 76, 78-82, 85, 86, 100, 101, 107-110, 119

			《希伯来书》　l’Épître aux Hébreux　95

			八画

			《使徒行传》　aux Actes des Apôtres　83, 92, 93, 102, 106, 115, 120

			「两约之间文本」　textes intertestamentaires　82

			《帖撒罗尼迦书》　Thessaloniciens　96

			武加大译本　La Vulgate（又译「拉丁通俗译本」，英文：Biblia Vulgata）　110-112

			《阿拉伯与伊斯兰思想史》　Histoire de la pensée arabe et islamique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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